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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期封面是一位老年俄罗斯妇女，她看着在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丧生的儿童的照片悲痛不已，

这次袭击发生于 2004年，地点在俄罗斯别斯兰的一所学校。当时反抗俄罗斯政府的车臣恐怖分子

在攻占学校时把 1200多人劫持为人质并引爆炸弹，造成大约 330人丧生，其中半数以上是儿

童。 

这位妇女的面部表情显示出对这类大规模恐怖暴力活动的普遍反应──悲痛、震惊和不解。如圣安

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霍根(John 

Horgan)在这一期文章中所说，对恐怖主义暴行的最常见的反应是困惑和强烈反感："竟然有人做

出这种事情？"人们因此会提出下一个问题：如何能够挫败招募恐怖分子并策划此类活动的网络？ 

" 

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某种回答并对恐怖主义这一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进行全面审视，本刊编辑邀请这

一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对恐怖袭击者的动机以及"基地"等恐怖组织的招募和动员方法进行探讨。 

在本期开篇的采访中，获奖电影制作人奥贝德-奇诺伊(Sharmeen Obaid-Chinoy) 描述了恐怖主

义对阿富汗儿童难民造成的影响。其他文章把恐怖主义现象置于历史背景之下，探讨恐怖分子如何

在心理上为杀戮无辜进行开脱，并描述他们如何使用传媒和戏剧性手段来操纵公共舆论和传播其信

息。几项案例研究分析了伊拉克自杀爆炸手的招募途径并对女性恐怖分子作了描述。本期最后一篇

文章由澳大利亚反恐专家戴维�基尔卡伦(David Kilcullen)撰写，他指出恐怖主义构成了一种新的

威胁，要求我们提出制订反击战略的新模式。 

只有通过了解恐怖主义心理文明社会才可能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的策略。 

──编者 

 
 
 
 
 
 
 
 
 
 
 
 
 
 
 
 
 
 
 
 



恐怖主义与儿童恐怖主义与儿童恐怖主义与儿童恐怖主义与儿童  

采访奥贝德采访奥贝德采访奥贝德采访奥贝德-奇诺伊奇诺伊奇诺伊奇诺伊(Sharmeen Obaid-Chinoy)  

奥贝德-奇诺伊是新闻记者兼电影制作人，她制作的纪录片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她是第一位获得
颇负盛名的美国新闻报导奖利文斯顿奖(Livingston Award)的外国人，该奖奖励 35岁以下的新
闻工作者。奥贝德-奇诺伊持有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研究和传播学两个专业的硕士学
位。 

问： 您的电影 《恐怖主义下的儿童》(Children of Terror)聚焦于在你的祖国巴基斯坦生活的阿
富汗儿童难民。您为何把他们当作纪录片主题？ 

答：我与卡拉奇一个难民营的儿童共同生活了十个星期，并在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的经历与巴基斯

坦的大多数儿童有很大差异。显然，这些孩子受到了伴随他们长大的暴力的很大影响，而且这将对

他们会长成什么样的人产生影响。我认为应该讲述他们的故事。 

问： 您能否谈谈在家庭和社会结构承受了巨大恐怖暴力的社会中的儿童所经历的巨大损失？ 

答：恐怖主义无视人类共有的法律，蓄意制造不安全和恐惧，蓄意破坏社会组织，结果造成很多受

过教育或有经济实力的人逃离家园，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则在暴力和经济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勉强度

日。家庭遭到破坏，天真无邪的童年被剥夺。他们遭受的不仅是物质和社会损失，还有情感损失。 

我在难民营结识的这些男孩是在暴力中长大的，他们对 Kalishnikovs 和 APC 式枪的熟悉超过了

字母表。他们讲到他们所感受的恐惧──夜间因爆炸和枪战无法入睡，白天在户外受伤，被迫加入

地方民兵组织或受到民兵组织的威胁。 

在这样的暴力和恐惧中长大的一代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和了解民族文化的机会。孩子们被迫在街头

保护自己，经常被打发出去寻找食物或为挣钱去做危险的工作。他们被当作成人而非孩子来对待。

这便是滥施暴力的凶手所成就的一项工作：在他们制造的环境中，孩子不能像孩子一样生活，而是

被迫承担起成人的责任。 

我与之交谈的大多数男孩从未跟他们的父亲或兄长们有过多少时间在一起，因为他们 ──作为成年

男子──要么已经被打死，要么长时间不在家。这些男孩实际上成了家里的"男人"，承接了供养和

保护家里女人的责任。他们在六、七岁时就得学习怎么用枪，到他们长到 14岁、15岁时，已经

可以出去打斗了。 

恐怖分子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保证其后继有人──他们制造了一个不能正常运转的社会，然后以另一

种社会取而代之，即把暴力、恫吓和操纵用作统治工具。他们利用自然灾害和他们自己制造的灾难

谋利，一面为贫困人口提供帮助，一面把各种枷锁强加给他们。  

问：招募是怎样进行的呢？ 

答：儿童是恐怖分子的最佳招募对象，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对成人提出置疑的能力，在感情方面容易

被人利用，容易被鼓动去做任何事情。 

在穆斯林世界出现"圣战"(jihad)的提法之前数十年，儿童兵的招募是在非洲和南美进行的。儿童

在那些战争中表现得勇敢无畏。毕竟，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年轻人冲动，喜欢冒险。而且他们

尚未成熟，难以正确地判断自己处理问题或认识潜在危险的能力。  



每个做父母的人都知道，孩子对自己的行动会如何影响

自己和他人并不明了，因而往往会作出不理智的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可能并已经无数次地被别人利用的原

因。因此，需要对孩子进行教育，使他们能够对事物进

行思考，考虑到后果，并培养起理解能力。 

在穆斯林世界，很多孩子只要不得已流浪街头就会受到

操纵。他们得想尽办法找钱和找吃的。如果是男孩，有

人会在教会学校给他们提供食品和教育──但教给他们的

可能是一种不能宽容他人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这种

意识形态甚至不能宽容那些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样宗教

信仰的人，它视西方世界及其生活方式为必须征服的敌

人。 

这些孩子或是被哄骗，或是被胁迫参加"圣战"，招募他们正是因为能够利用他们年轻这一特点。由

于他们不会被视作威胁，因此他们很容易出入高度戒备的地方，例如在街上踢足球时。他们为恐怖

分子提供了最好的掩护──他们如此天真，根本不知道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直到为时已晚。 

与西方可能想象的情况相反，恐怖分子在招募穆斯林青少年方面日益得手。更令人不安的是，越来

越多的女孩子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成功地阻止伊斯兰世界

中很大一部份人口受教育，不让他们接受新思想。 

问：那么这些孩子的父母呢？ 

答：父母的反应可能会令人惊讶。贫困和文盲在决定这些人的信仰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阿富汗

南部，我与之交谈的许多家庭为他们年幼的儿子──有些连 15岁还不到──"攻击敌人"而感到自

豪，认为他们给伊斯兰带来荣耀。这些男孩来自大家庭，兄弟姐妹可达 10人之多。他们的父母没

有钱，无法照料他们，因此他们被打发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校，远离家乡，之后他们的父母几乎

对他们一无所知。 

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成年男子很多人已经离开家，本来就已经被剥夺了上学机会的妇女及

其女儿们不得在外面做工。如果让男孩子们在学校、食品、衣服或者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之间进行

选择的话......但有时根本就没有选择可言。 

这就是恐怖分子如此成功地拉拢男孩子入伙并接受洗脑

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孩子没有一个他们可以依靠的体

系，也没有父母可与之商量；他们往往受到同伴的压力

而加入一个与街头流浪相比较有规则的组织，并希望借

此获得荣誉或让人瞧得起。 

同时，贫苦的父母因为儿女从事自杀式恐怖活动而获得

经济补偿，并收到摘自《古兰经》的片段，这些断章取

意的文字声称他们的孩子是遵循先知的教导而死。特别

是独立支撑家庭、受人忽略的妇女，作为殉道者的母

亲，她们不仅得到经济资助，有时还在社区获得一种受

人敬慕的社会地位。 

对妇女和教育的态度、贫困、无休止的暴力、恐惧……这一切导致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 

 
刚果反叛运动组织的儿童兵。全世界有几十万不满 18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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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巴基斯坦学校的教师。版权：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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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跟我们谈谈你电影中的孩子──特别是陪你去公共游泳池的那个严肃的男孩、那个在地毯厂

打工的温柔的孩子、还有那个不想结婚的聪明活泼的小姑娘。 

答：哈尔�穆罕默德(Khal Mohammed)11岁，难民营里没有他的家人，他曾被送进一个原教旨主

义学校。他虽然不识字，但能够背诵《古兰经》的全部经文，这无疑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他是个

相当严肃的孩子，我们去公共游泳池，那里的妇女们除脸部、手脚外遮盖了全部身体，但他坚持

说，不仅她们行为"败坏"，而且他本人也会仅仅因为置身于这些"不道德的"度假者中而下地狱。 

努尔�穆罕默德(Noor Mohammed)只有 10岁，却承担起了赡养家庭的全部责任，从事危险和艰

苦的编织地毯的工作。 他也是一个聪慧的孩子。谈起他在爸爸和叔叔被杀害以前的生活，他满怀

思恋之情，并说他们要是还活着的话他现在会在学校里。在我们拍摄电影期间，他因要照顾住在医

院里的有毒瘾的哥哥而上班迟到，因此丢失工作──有很多男孩迫不及待地等着做他那份工作。 

莱拉(Laila)也是 10岁，她多次表示不想嫁人，而要上学，但她的父亲温和地告诫她，说将很快把

她嫁出去，因为她长大后需要有个男人保护她。的确，在难民营里女孩们玩的一个主要游戏就是举

办"婚礼"。 

 
巴基斯坦一个宗教学校的阿富汗学生 2001年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参加集会。版权：AP Images/Mohammed Raza 

年轻女孩没有多少别的选择，因此尤其容易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原教

旨主义宗教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吸收女孩子，因为它们认识到通过对年轻女性进行思想灌输能够控制

整个家庭。一个女人从清真寺出来回家后，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与邻居交谈，这样便可使原教旨主

义意识形态传播发展。这是把妇女推向暴力的第一步。  

我们已经看到下一步的情况。最近，一群妇女在伊斯兰堡挥舞棍棒，要求关闭录像商店并禁止经营

音乐商店。她们袭击一所她们认为正在发生不道德行为的房子，绑架了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妇女。这

些对别人妄加评判的女性激进分子中的某些人才不过 15岁。原教旨主义思想意识推崇者工作做得

多有效。她们今天可以突袭"不道德"的穆斯林同胞，明天很可能会腰系炸弹，成为对"异教徒"实施

打击的自杀爆炸手。 



确实，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在西方出生的穆斯林妇女也成为招募对象。我写过一篇文章，考察加拿

大米西索加(Mississauga)的穆斯林宗教学校。那些学校告诉年轻的加拿大穆斯林妇女避开她们所

生活于其中的西方世界，遮盖面部和避免男女接触，不断向她们宣讲她们的穆斯林兄弟如何为捍卫

她们的名誉、不让西方男人"玷污"她们而战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拒绝接受让她们享受自由

选择的政治体制。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在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多元文化和宗教自由不

仅受到鼓励，而且构成社会信仰的基石，很多人对宗教学校里进行的教育并不提出置疑。妇女有受

教育和信仰其宗教教义的权利，这是根本的原则。不幸的是，这些获得了权能的女性正在学习了解

的是对伊斯兰教义的一种极端解释，这种解释不仅与她们所生长的社会直接对立，并且她们及其子

女在未来也必然会与这个社会发生冲突。 

问：您认为这些孩子的前途如何？ 

答：据估计，世界上 50%以上的穆斯林人口不满 18岁，这个数字令人担心，特别是这些年轻人

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受教育和正常工作的机会。他们对统治他们的腐败政府感到灰心。他们看到西方

实行双重标准，即坚持在伊拉克实行民主，但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则不这样做。他们知道伊斯兰教曾

经催生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因此不懂为什么他们这代人经历的只是贫困、战争与毁灭、腐败和任人

唯亲。无论如何，必须把这个问题化为优势：如果这些年轻人得到适当的教育和机会，他们就能成

为变革和经济进步的动力。 

真正的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反对从电报

到电视的任何新生事物。他们反对现代教育，因为他们认为它教授的科目与伊斯兰教不相容。受过

教育的穆斯林知道，这不过是阻止年轻和勤于思索的头脑向他们提出置疑的伎俩。 

这因而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原教旨主义者蓄意剥夺穆斯林青少年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从而确保他

们的招募对象前途黯淡，灰心失望，容易接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求他们用暴力的

方式拒绝任何向原教旨主义教义提出挑战的思想，阻止他们了解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使他们

无从分辨什么是合乎逻辑的思想，什么是情感偏见，而这种自由正是建立大多数人为他们的孩子所

企盼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之基础。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心理战的一种形式心理战的一种形式心理战的一种形式心理战的一种形式  

布鲁斯布鲁斯布鲁斯布鲁斯�霍夫曼霍夫曼霍夫曼霍夫曼(Bruce Hoffman) 

布鲁斯�霍夫曼博士是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沃尔什外交学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教授及美国西点军校(West Point)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高级研究员。这篇文章部份是根据作者所着的《恐怖主义内幕》(再
版)(Inside Terrorism，Second E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
的材料编写而成。  

恐怖主义即是蓄意制造和利用恐惧来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因而无可否认它是心理战的一种形式。 

虽然无辜百姓往往在恐怖主义分子发动攻击时惨遭杀害和受伤，但是恐怖主义的本质是要产生长期

深远的心理影响，而不仅仅是杀害无辜或打击某些目标。它的目的是在人们心中造成恐惧，从而对

受众形成威慑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其行为。 

恐怖活动的受众因恐怖分子的目的、动机和目标而异。这个受众可能包括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某一政

党、敌对族裔或宗教团体、整个国家及其公民、或国际舆论。恐怖袭击可能以某一群体为受众，也

可能是为了吸引多群体的注意。 

恐怖袭击产生的舆论效果以及对肇事者的关注正是恐怖分子借以扬威的途经，他们由此制造一种恐

怖环境，从中渔利。在这方面，衡量恐怖主义是否得逞的最佳手段不同于常规战争──即在战场上

消灭多少敌人、摧毁多少军备物资或占领多少土地等──而是要看其在何种程度上吸引人们对恐怖

分子及其事业的关注以及恐怖分子给受众造成的心理影响和伤害。 

2005年 10月，在接到有关恐怖分子准备袭击纽约市地铁的报告后，警察在对一个
可疑包裹进行调查期间关闭了佩恩火车站(Penn Station)部份候车厅。版权：AP 
Images/John Smock 

恐怖分子使用武力──或者说同样重要的是，使用武力威胁──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野蛮的屠杀

和破坏他们的事业才会获胜，他们的长期政治目标才得以实现。因此他们的行动计划是震撼、威慑

和恐吓──确保其疯狂和血腥程度足以吸引媒体乃至公众及政府的注意。因此，恐怖主义者并不像

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任意而为，或毫无理性，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有预谋、有计划地使用暴力。 

恐怖分子到底想要什么 



虽然不同的恐怖分子──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信仰种族-民族主义或是宗教流派，是针对具体问题

还是空泛虚无的目标──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不同，但他们都想通过其行动获得最大的关注，从而通

过恐吓和强制来实现其目标。 

恐怖行动的策划和实施方式既反映了恐怖组织的特定目标和动机，同时也基于各自的资源和能力，

并考虑到其行动的受众。各种恐怖主义运动的策略和目标以及他们选择使用的武器都不可避免地受

到某一特定组织的意识形态、其组织内部各种力量的消长、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徵以及其他内部和外

部因素的影响。例如，1970年代西德激进恐怖组织 "红军军团"(Red Army Faction)和意大利"

红色旅"(Red rigades)有选择地绑架和暗杀某些被他们指责为实行经济剥削或政治压迫的人，以

便吸引公众注意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革命。现在，受宗教使命驱使的恐怖分子对范围更广

的目标滥施暴力，其打击目标不仅是他们公开的敌人，而且是任何与之信仰不同的人，甚至是那些

信仰相同但不接受恐怖分子的极端政治观点和神学建构的人。 

因此，可以把恐怖主义视作不仅是一种以吸引公众舆论为目的、而且通过这种舆论来生成和传播某

种信息的暴力行动。用精神病学家、恐怖主义问题著名权威哈克医生 (Frederick Hacker)的话来

说，恐怖分子企图"恐吓，并借恐吓而达到制服和控制的目的。他们想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为

某一受众表演，邀请这些人参加他们的活动。 "1 

恐怖主义带来死亡和破坏，有意通过危害人身安全、破坏一个社会的商务和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间的

相互信任来摧毁社会组织，从而令人们感到恐惧，给正常的生活带来有害影响。对这种因不知道恐

怖袭击会在何时何地发生而产生的恐惧(叫做"连代受害")的通常反应是拒绝去购物商场、观看体育

比赛、前往剧场、影院和音乐会，或者到国外和在本国旅行。 

恐怖主义与新闻媒体 

作为有关恐怖主义信息主要传播途径的现代新闻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实，

如果没有媒体的报导，恐怖分子的影响可以说是白费力气，只能停留在其袭击的直接和实际受害者

这一狭小范围内，而不会触及更广大的受众。只有通过向更广大的受众传播恐惧和暴力，恐怖分子

才能实现其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格局所需的最大潜力。  

詹金斯(Brian Jenkins)在 1974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冲突模式》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中宣称："恐怖主义是表演舞台。"文章

解释了恐怖袭击是如何"经过仔细策划以吸引电子媒体和国际新闻媒体的注意"。 2 同样，媒体经常

几乎是毫无约束、急不可耐地回应这些诱饵，表明它不可能坐视另一位重要的恐怖主义分析人士贝

尔(J. Bowyer Bell)所正确描绘的"专门针对其胃口策划的活动 "而不加以报导。3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恐怖主义目前已经足以控制整个传播过程，即通过控制内容、背景和

传播方式而使其信息传达至某一受众(或多个受众)。  



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因为商业和国营广播媒体一向是大

众了解有关恐怖主义信息的唯一途径，而现在这种垄断

局面被打破。因此，如同十九世纪中叶手摇印刷机的发

明和 1960年代促成实时新闻报导的电视设备的进步，

新的信息革命为恐怖组织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使之能够

完全跨越占据垄断地位的传统媒体而按自己希望的方式

制作和传播信息。  

互联网的作用 

后现代媒体的最高权威布朗(Tina Brown)在 2005年中

肯地指出："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速度和十二世纪的狂热

主义交织在一起，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引

爆装置。 "4 

除了普遍性和即时性，互联网还具有其他便利。它可以避开政府的审查；允许匿名和几乎毫不费力

地迅速发送信息。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成本效益极高的大众传播手段。  

它还使恐怖分子能够实施丹宁教授(Dorothy Denning)称之为"印象操纵"的行动──以他们喜欢的

方式来描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行动，而不受传统媒体的过滤、检查和修改。 5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两位分析人士指出："毫不奇怪，恐怖分子网络已经开始利用信

息技术来操纵印象和进行宣传，以达到影响舆论、招募新成员和筹集资金的目的。"他们说："对外

传播信息并得到新闻媒体的大量报导是恐怖主义战略的重要内容，其最终目的是要瓦解敌人的意

志。除了电视或印刷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现在为恐怖组织提供了联系公众的替代途径，并往往使

其能够更直接地控制所传递的信息。 "6 

同样令人担心的是，曾一度被视为世界教育和启蒙动力的互联网成了恐怖主义进行宣传、传播仇恨

和煽动暴力的重要的手段，被用于大肆兜售最低劣、最卑鄙的阴谋理论。例如，尽管"基地"组织自

己一再声称对 2001年 9月 11日的袭击负责，甚至播放劫机分子策划袭击的"殉教"录像带，但是

与圣战运动有关的网站却经常在网上宣称美国或以色列为了给反恐战争寻找借口而自己发动的袭

击，并且反恐战争的实质始终是"反伊斯兰战争"。  

结果，最不可思议和最牵强附会的观点被涂上了一层真理和确凿无疑的外表，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不

遗余力地在互联网上反复宣扬一面之词的缘故。 

"基地"组织的安全庇护所 

实际上，在恐怖主义组织中，"基地"组织在利用所有这些传播手段方面显得相当独特。 "基地"组织

从 1980年代末建立和 1990年代展露头角起，其领导层似乎直觉地认识到互联网蕴含的传播潜

力，并努力利用这一潜力来推进其战略目标和为其战术行动提供便利。 

"基地"组织把对外宣传列为重要任务的事实可从它在 9�11恐怖袭击爆发前的组织结构中看出。在"

基地"组织最初的四个行动委员会中，有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媒体和对外宣传工作(其他几个分别负责

军事行动、财务与商务，以及宗教公告( fatwa)和伊斯兰教研究)。 7 

据报导，于 1980年代与"基地"组织创建人和首领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一起在阿富汗反击

苏联军队的埃及电脑专家专门被招募来建立网站网络、电子邮件能力和电子公告栏。直到今天，尽

在这个 2003年 6月制作的录像带中，一名说阿拉伯语的
游击队员宣称"基地"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的自杀爆炸
事件负责，并警告会发动更多的袭击。版权：AP 
Images/B.K. Bangash 



管"基地"组织已被赶出阿富汗、"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行动基地已被捣毁以及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

战争持续进行，但这个恐怖组织的网上设施仍在运行。 

对"基地"组织来说，互联网成了某种虚拟安全庇护所，在"基地"继续展开心理战的同时，互联网为

它提供了与该组织在全球各地的武装分子、追随者、同情者和支持者进行通讯联系的有效、快速和

匿名的手段。因此，尽管"基地"组织已遭到削弱，但它仍能够在全球制造恐惧，引起恐慌和不安。 

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恐怖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会以何种新形式和新方位出现。不过可以断定，随着

恐怖主义的通讯联系手段继续变化和发展，它的特徵也会发生改变。在这方面，长期以来作为恐怖

主义目的和能力重要支柱的心理战不仅将继续下去，而且还会因新的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正如过去十年那样。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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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特徵群体特徵群体特徵群体特徵：：：：刻骨仇恨刻骨仇恨刻骨仇恨刻骨仇恨 

杰罗尔德杰罗尔德杰罗尔德杰罗尔德�波斯特波斯特波斯特波斯特(Jerrold Post) 

波斯特医生是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心理学学科主任和精神病学、政治心理
学及国际事务专业教授。  

关于恐怖分子有一种常见的看法，即认为他们都是些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毕竟，除了疯子以外，

谁会以某项事业为名来滥杀无辜并自愿充当人体炸弹呢？ 

事实上，我为筹备 2005年 3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民主、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Democracy, Terrorism, and Security)所成立的恐怖主义心理

根源委员会达成的共识是，1为了解为什么会有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而去探究个人心理原因的做法

是注定要失败的，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来进行解释是不够的。 

确实，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说恐怖分子心理"正常"──即他们并非患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错乱

症。他们既不是抑郁症也不属情感严重失常，也不是癫狂的人。事实上，恐怖团体和组织在招募人

员时往往要进行筛选，剔除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因为这些人毕竟构成安全风险。 

这里面其实有多重的个人动机。对一些人而言，其动机是赋予没有权势的人以权力感；对另外一些

人来说，一个基本的动机是报复；而还有些人则是要让自己感到举足轻重。  

如此说来，可以让我们了解恐怖主义行为的最有效的透视镜不是个别人的心理，而是群体、组织和

社会心理，特别是"群体特徵"。 

群体特徵 

对一些群体来说，尤其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团体，群体特徵在极早阶段就建立起来，因此仇恨已

经深入骨髓。群体特徵以及群体特徵的形成和转变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恐怖分子使自己的个性特

质服从于群体特徵，因此，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群体、组织或网络。  

那么，群体特徵是如何形成的呢？对监禁中的中东恐怖分子进行的采访表明， 2这一过程很早就开

始了。这可以从法塔赫(Fatah)武装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的民族主

义-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具有代表性的陈述中得到证明： 

我来自一个遵奉所有伊斯兰传统的宗教家庭。我最初的政治意识是在清真寺祈祷时形成的，那里的
人邀请我参加宗教学习班。在学习中，谢赫常常讲述一些历史事件，即我们的前辈实质上被逐出巴
勒斯坦的过程。 

以及： 

谢赫曾对我们阐述以色列国防军把军事哨所设在我们的难民营中心的意义，将此比作人体内威胁到
生命的癌症。 

参加组织也并非不同寻常的经历。事实上，当我们问起他们为什么加入时，他们说人人都加入，凡

是在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期间未报名参加的人都会受到排斥。  



恐怖事业的传承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仇恨一代代传下去。无论是在北爱尔

兰的酒吧里或是在贝鲁特和被占领土地上的咖啡屋里，孩子们很早就从父母那里听到，"他们"对"

我们"做了什么，"他们"如何掠夺了我们的土地，侮辱"我们"。青年人对受到统治政权伤害的父母

非常忠诚，因此对"他们"采取了报复行动。 

这些恐怖分子为献身其事业而采取极端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答案。 

2006年 4月，(北爱尔兰)新芬党(Sinn Fein)主席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在反英国活动 9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讲话。 版权：AP Images 

一年后，2007年 5月 8日，北爱尔兰首席部长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
左)与首席副部长、新芬党的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在贝尔法
斯特(Belfast)斯托蒙特议会大厦宣誓就职，主持北爱尔兰议会权力共享工
作。版权：AP Images/Niall Carson 

武装行动宣称：我在这里，我存在着，我坚强有力，我掌握着控制权，我依然在行动，我在地图
上。  

如此说来，这种手段给弱者以力量，使卑微者具有重要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放弃恐怖主义道路

是如此困难。 

原教旨主义与自杀性恐怖主义 

以上陈述反映了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心理。那么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心理有何特徵

呢？他们是"以真主(上帝)的名义施行杀戮"("killing in the name of God")的人。他们的行动被

激进神职人员──阿亚图拉、拉比、牧师或神父等等──赋予了神圣的意义。由于他们是"虔信者" ，

不加思索地接受激进神职人员对经文的解释，因此他们对使用暴力的程度不抱有与民族主义-分离

主义者同样的矛盾心理。 

我们向接受采访的真主党和哈马斯伊斯兰恐怖分子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古兰经》明确禁止自

杀，你们如何解释自杀性恐怖主义行动呢？其中一位受访者愤怒地说：  



这不是自杀。自杀是软弱，是自私，是有精神问题。这是起义 [殉教或以安拉的名义献身。] 

在位于约旦河西岸拉马拉(Ramallah)市郊的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的一个展览上，一座墙上悬挂着巴勒斯坦
自杀爆炸手的肖像，下方是以色列受害者和被炸毁的公共汽车的照片。一些巴勒斯坦儿童收集爆炸手的照片。版权：
AP Images/Muhammed Muheisen 

著名的恐怖主义问题学者梅拉里(Ariel Merari)2004年秋说了一席发人深省的话，说明自杀性恐

怖主义是多么的"正常"。当时我和他在(波士顿市)绕着哈佛广场散步，他说，他感到世界各地的青

少年都是一样的。我问他此话怎讲，他的回答是： 

我走进剑桥市(哈佛大学所在地)的任何一家比萨饼店，都会看到那儿的青少年谈论他们喜欢的新英
格兰爱国者球队[(当时该球队势如破竹，有望夺得橄榄球超级杯)，谈论爱国者球队中他们最仰慕
的人，如四分卫布拉迪(Tom Brady)，以及希望自己长大后有一天成为受人仰慕的职业橄榄球明
星。在巴勒斯坦的难民营里也是一样，只是那里的青少年喜欢的队是哈马斯，他们所仰慕的人是殉
教者，他们希望长大后有一天会成为像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那样的殉教烈士。 这是多么让人心寒的
正常。  

曾策划了多次自杀性爆炸事件的巴勒斯坦人萨勒姆(Hassan Salame)曾说： 

殉教行动是圣战的极至，突显出我们的信仰之深。爆炸手是执行重要信条的武装圣战者。 

公于自杀恐怖主义的心理原因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哈菲兹(Mohammad Hafez)在他的

《制造人体炸弹》(Manufacturing Human Bombs)3中列举了三个先决条件：殉教文化、从战

略角度出发运用这一策略的神职人员和大量自愿献身者。事实上，使用这一手段最多的两个组织，

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和库尔德分离组织工人党(PKK)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关系。 

以色列社会科学家对 93名自杀爆炸手的履历样本进行了分析。这些年龄从 17岁到 22岁的未婚

男子，未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工作。实际上，这些青年的人格尚未定型，他们在进入训练营时，指

挥自杀性爆炸的人告诉他们："你们未来的生活猪狗不如(难民营的失业率为 40%到 70%，那些未

念完高中的人失业率尤其高)，你们可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你们可以进入殉教烈士堂，你们的家



人将获得名望和尊重，他们会为你们感到自豪，并会得到钱财资助。"他们从进入训练营起就没有

独自一人的时候，在行动前一夜会有人跟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确保他们不会打退堂鼓，并会

有人亲自护送他们到"殉教行动"的特定地点。 

与此相比，2001年 9月 11日的自杀性劫机分子年龄更大些(28岁到 33岁)；这伙人的头目、 

33岁的阿塔(Mohammad Atta)和另外两个同夥是汉堡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他们来自沙特

和埃及的富有中产阶级家庭，已经完全是成年人。这些人使个人服从于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兼具破坏性和魅力的领导。他的事业成了他的追随者的根本使命。有意思的是，与巴勒斯

坦自杀爆炸手不同，这些人在西方独立行动长达七年，经历了西方民主提供的机会和诱惑，他们假

装与西方社会融为一体，同时一门心思地执行死亡的使命，并要带上千万人与他们同归于尽。 

新的挑战 

就恐怖主义的社会心理而言，一个特别令人担心的新动向是──尤其在西欧──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变

得极度激进。他们的父母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来到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

但未能融入西方文化，而第二代人则变得极端，如 2004年 3月 11日马德里火车站爆炸和 2005

年 7月 7日伦敦公共交通系统爆炸所表明的那样。 

"新媒体"──像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这样进行连续播放的有线新闻网，尤其是互联网──构成了

特别严峻的挑战。韦曼(Gabriel Weimann)在《互联网上的恐怖主义》 (Terror on the 

Internet)一书 4中估计，2006年有约 4800个激进伊斯兰网站在传播反西方的仇恨信息，对形

成明天的恐怖分子的群体特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状况对反恐有何意义呢？如果我们赞同恐怖主义是借用媒体展开的邪恶心理战这一观点，那么

反击方式就不应是精密炸弹和导弹，而是反心理战的手段 5。这意味着信息行动方案必须包括四项

内容： 

• 阻止潜在的恐怖分子加入该组织  

• 在其组织中制造争端  

• 为脱离该组织提供方便  

• 降低民众对该组织的支持以及剥去其领导人的正当外衣  

但是，正如马德里工作组峰会的结论所指出："要改变仇恨和暴力文化需要几十年时间。在这场斗

争中，需要通过加强法治和弘扬良好治理与社会公正等方法来保持高尚的道德标准。背离这些标准

意味着把我们自己降低到与恐怖分子同等的水平，从而给自由民主带来危害。"6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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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妇女和伤害他人的妇女受害妇女和伤害他人的妇女受害妇女和伤害他人的妇女受害妇女和伤害他人的妇女  

米娅米娅米娅米娅�布鲁姆布鲁姆布鲁姆布鲁姆(Mia Bloom) 

布鲁姆博士是位于佐治亚州雅典的佐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的助理教授。  

2005年 11月 9日，皈依了伊斯兰激进派的比利时人德高克 (Muriel Degauque)在伊拉克将自

己引爆，造成自杀性汽车爆炸事件。同一天，在阿曼一家酒店里举行的婚礼上，里沙维(Sajida 

Atrous al-Rishawi)利用装满炸药的腰带爆炸未遂。  

尽管这些事件令人震惊，但长期以来恐怖主义运动中一直不乏女性。在 1970年代和 1980年代，

很多妇女积极参加拉丁美洲和欧洲恐怖主义组织，在有些组织中，妇女甚至达到成员总数的三分之

一，如德国"红军支队"(Red Army Faction)和"六月二日运动"(Second of June Movement)。

但是，妇女由主要承担辅助性角色转变为充当自杀性爆炸手等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角色是最近的

事。最早是 1985年一名 17岁的黎巴嫩少女在以色列一个车队附近将自己引爆。妇女在恐怖主义

活动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导致了新问题的浮现。  

在使用自杀性爆炸的大约 17个组织中，一半以上有女性在活动。在 1985年至 2006年间，有

220多名女性自杀爆炸手，占从事这类活动的全部人数的 15%。此外，女性自杀爆炸手人数的激

增不仅来自非宗教组织，而且来自宗教组织，尽管后者最初不愿利用妇女从事此类行动。1 

自 2005年 9月一名女性自杀爆炸手在塔勒阿法尔市(Tal Afar)引爆炸弹，炸死 8名伊拉克新兵和

炸伤 30人以来，伊拉克又出现了多起类似的爆炸。同年 12月，两名妇女在巴格达警官学校一个

教室里将自己引爆，炸死 27人，最近一次是在 2007年 2月 25日，一名女性自杀爆炸手在巴格

达第二大大学穆斯坦西里耶大学(Mustansiriyah University)炸死 42人，炸伤 51人。 

"为什么"的问题 

在发生这类事件后，媒体一般会对爆炸手的动机进行分析评论。但是最普遍的反应是震惊，即一位

女性──她们通常被视为暴力受害者，而不是使用暴力的凶手──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恐怖主义问

题专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经常进行"心理解剖"，分析凶手在哪里长大，在哪里上学，是什

么导致她使用暴力？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她一定患有抑郁、癫狂、自杀倾向、或精神变态，而且大

多数人认为，一定是什么男子让她去做的。  

但是，多年的研究发现，在恐怖分子中出现的

精神变态和人格障碍并不比在同一个社区的非

恐怖分子中更常见。虽然我们不再认为是男人

迫使大多数妇女从事恐怖主义，但是这些妇女

生活中的男子在动员她们诉诸恐怖主义当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据高尔文 (Deborah Galvin)

说，"有些妇女是被她们的男朋友招募进入恐

怖组织的。女性参加恐怖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徵

可能是，男性或女性情人/同谋 ……的情形。"2

事实上，虽然里沙维在阿曼婚礼上谋杀未遂，

但陪同她去的丈夫得逞，杀死了 38人。 

英国新闻记者麦克唐纳(Eileen MacDonald)
2006年 2月，伊朗女学生在填写登记表，表明她们愿意执行自杀性袭击
任务。版权：AP Images/Hasan Sarbakhshian 



记述了"贝戈尼亚"(Begona)在 25岁时加入巴斯克埃塔(ETA，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的原因，"

因为我认识的一名男子是其中的成员 "。3 一种散布很广的谣传是，男人通过不正当的性行为诱使

妇女参加暴力活动，要求妇女在发生性行为之后执行一项"殉教行动"，声称这是洗清家庭名声和保

全面子的唯一办法。但是，认为妇女不过是受害者或者男人手中的工具而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是不

正确的。事实上，预测妇女是否参加某一项运动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是看她与那个运动中过去或现

在的恐怖分子的关系。 以里沙维为例，她的几个兄弟在伊拉克参加袭击联盟军队的反叛活动时被

打死，而她的为期只有几天的婚姻也是为了方便恐怖活动而作的安排。  

有些心理学家解释说，恐怖分子通常遭受自恋性伤害──从根本上讲，他们的自我形像和自尊遭到

永久性伤害，这种伤害十分严重，促使失去价值的自我寻求一种新的、"具有正面形像的自我"(即

获得作为恐怖组织一员的"归属"感)。心理学家马戈林(Joseph Margolin)认为，"恐怖分子的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需要或目标受挫所致。"4博勒姆博士( Dr. Randy Borum)

补充说："受挫(无法实现某一目标或从事某项行动)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联系 [或许]是对人类暴力

起源的主要解释。"5]其他专家甚至称大多数恐怖分子几近于孤独自闭，因此他们才倾向于接受那

种将世界简单划分为白与黑、好与恶的意识形态。6  

根本原因 

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都认为找到根本原因是了解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的关键。

但是，大多数被列为根本原因的因素也解释了为什么非恐怖主义政治组织也被动员起来，因此，此

等解释可归入"虽然不足但是必要"一类，它们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因素导致有些人诉诸暴力。上述根

本原因包括： 

• 缺乏民主、公民自由和法治  

• 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的机制瘫痪和软弱的国家  

• 过快的现代化  

•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非宗教和宗教意识形态  

• 政治暴力、内战、革命、专制或被占领的历史  

• 不具备合法性或腐败的政府  

• 外国占领者或殖民主义的压迫  

• 遭受基于民族、种族或宗教特徵进行的歧视  

• 社会不公正  

• 具有鼓动性的精神领袖 7  

据施韦泽(Yoram Schweitzer)和阿里(Farhana Ali)等专家说，与男性相比，驱使妇女的往往是

那些更加"个人化"的因素。这些原因可被归纳为以 R开头的四个单词：复仇 (Revenge)、赎罪

(Redemption)、尊重(Respect)和关系(Relationship)。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 

• 失去亲人(通常是在她们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男性──丈夫、父亲或兄弟 )  

• 因被指控或实际上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被控)而需要洗心革面，重新做

人  

• 不能生育或是被认为无法嫁人 8  

• 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愿望  

• 证明她们与男人一样献身于事业  

• 知名反叛分子的姐妹、女儿或妻子 9  



相似与不同之处 

但是，关于驱使妇女从事暴力的原因与驱使男子的原因不一样

的看法是有争议的。像男性一样，大多数女性均因个人和政治

原因而从事暴力活动。心理学家梅拉里(Ariel Merari)说："一

般来说，文化──特别是宗教──在恐怖主义自杀性活动这一现

象中似乎较不重要。恐怖自杀像任何其他的自杀行为一样，基

本上是一种个人现象，而不是群体现象：从事恐怖自杀的人是

那些因个人原因想结束生命的人。恐怖主义框架不过是为这种

活动提供了借口(而不是真正的动因)和以暴力方式实现这种想

法的理由。 "10 

对男性和女性恐怖分子来说，这种理由包括一种对逼近他们的

死亡的理解以及将他们与某种"永恒"连在一起的世界观。近

来，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宗教信仰与愿意杀人或被杀之间存在必

然联系。]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证明宗教与恐怖之间有因果关

系。11 

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恐怖组织──如意大利的红色旅(Red 

Brigades)、德国的红军支队(Red Army Faction)和秘鲁的光辉道路(Shining Path)──都是与

宗教没有任何联系的激进社会主义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的政治纲领都包括解放妇女。 

今天参加恐怖主义活动的大多数妇女似乎发挥了廉价炮灰的作用。一般来说，由于她们与反恐工作

关于恐怖分子所建立起的特徵和形像不同，因此她们似乎成了(恐怖组织所使用的)一种新的战术手

段。此外，如任何看过电影《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的人所知，女性恐怖分子很

容易混入敌方平民人口中从事侦察活动：她们的服装便于掩盖炸弹，而且她们有时假装怀孕以阻止

别人对她们进行搜查。但是事实上，很少有女性被允许进入领导层，甚至在 30%至 60%的爆炸手

为妇女的组织中也是如此。贝莱 (Clara Beyler)在谈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时说："妇女很少参与这

些组织高层的决策过程。妇女可以自愿、或者可能被迫从事谋杀活动，但归根结底，妇女的作用是

由统治巴勒斯坦社会及其恐怖组织的父权等级制所决定的。"12 

实际上，那些从事暴力活动的人相对于整个运动来说只是少数。由于恐怖分子不过是他们声称他们

所代表的群体中的一小部份人，真正反对他们的人常常是本社区内那些不愿诉诸暴力的温和人士。

因此，恐怖分子企图迫使当局动用暴力的回应手段，以博得同情与支持，使社区更多的人更加激进

和帮助招募更多新人。恐怖组织企图利用妇女活动分子来激起人们对其社会中的妇女的过激反应，

这是进一步激起愤慨和怒火的绝对有把握的办法。 

无固定模式 

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不仅仅是摧残直接受害者，而且是通过毁灭生命和破坏财产制造恐怖和不

安，以期让人们付出更长期的代价。恐怖分子妄图让敌方耗费时间、资金来加强安全防卫，从而给

敌方社会增加巨大的负担，迫使其将原本可用于生产的资源耗费于降低生产率的措施。13 

一个可能有用的反恐举措是求助于更广大的民众和加强支持温和人士。从消除根源入手不一定会根

除暴力，但它会有助于表明，温和人士能够为民众造福，而恐怖分子则不能。大多数调查显示，只

要有可行的替代办法和更有希望的和平前景，对暴力的支持度就会下降。14 

在 2004年支持哈马斯的一次集会上，一名巴勒
斯坦男孩手持一幅一名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之间

一个主要交界点引爆炸弹的妇女的照片。有四人

在爆炸中丧生。版权：AP Images/Khalil Hamra 



对妇女来说，重要的是要强调她们能够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以及她们活着比死能够作出更大、

更有意义的贡献。这将有助于支持妇女基层组织，从而使整个社区受益。这样的组织可以构成公民

社会的支柱，沟通不同的社区和为真正的民主打下根基。 15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恐怖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恐怖分子没有固定的特徵，没有任何方法

能够为每一种恐怖主义提供解释。 

心理学家霍根(John Horgan)解释说，每一个恐怖主义运动都有其复杂性，就连最小的组织也包

含多种角色，导致男女有"不同类型的参与"16。此外，恐怖主义多种多样，基于不同的原因进行活

动，因此无法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伊斯兰主义、全球萨拉菲斯特(Salafist)运动、单一问题

(如：环境保护、动物权利等)、右翼种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统统归于一种原因，更不可能用

同一种原因解释所有妇女的动机。 

我曾在别处提到，利用妇女源于深思熟虑的组织动机。恐怖主义运动的头目是在进行成本效益的权

衡之后才选定具体战术、打击目标和执行打击行动的人，而女性自杀爆炸手不过是廉价的武器。另

外，她们会引起更多的媒体关注，或许这会使男子因羞愧而动员起来，不再让妇女去"做男人的事

情"。17 

但是，不可否认，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直接与已知的外国恐怖主义运动成员交谈的话，可以获得更多

的有用资料。虽然获得这类原始资料的机会有限，但霍根认为："纵然这听起来不合适，但是要理

解恐怖行为的发展和组织结构，我们必须同从事恐怖暴力的人会面和谈话，这是免不了的。"18要

了解其传统角色为养育儿女的妇女为何充当杀手，更需要这样做。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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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简史恐怖主义简史恐怖主义简史恐怖主义简史  

沃尔特沃尔特沃尔特沃尔特�拉克拉克拉克拉克(Walter Laqueur)  

沃尔特�拉克博士曾经在学术界任职，并在华盛顿市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际研究理事会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担任主任，他目前是该研究理事会的杰出学者。 

什么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定义有 100多个。国务院有一个，见《美国法典》第 22篇第 2656

条："次国家组织或秘密人员对非战斗目标发动的、通常旨在影响受众的有预谋、有政治目的的暴

力活动。"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有各自的定义，而本文作者

也有自己的两、三个定义。但是，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完全令人满意。  

我认为，为了给恐怖主义下定义，关于"非战斗目标"这一内容讨论得太多；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只

对军人或警察发动进攻的恐怖组织。如果一夥枪手在上午攻击军人，夜间攻击平民，那么他们是不

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属于一个不同的类别还是在一天之内改变了性质？ 

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涵盖一切的定义，道理很简单，这就是，没有一种恐怖主义，而是有很多种恐怖

主义，它们在时间和空间、动机和表现形式、以及目标上极为不同。 

最初的研究 

对恐怖主义的系统性研究始于 1970年代，当时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恐怖主义或多或少是意大利的

红军旅(Red Brigades)或德国的红军团(Red Army)以及拉丁美洲的各种团体等极左组织独家经

营的事业。(还有种族-民族主义，如在北爱尔兰，但它较不显著。)因此，结论是：哪里有最残酷

的剥削和压迫，哪里就会产生恐怖主义。 

但是，即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解释也明显不正确，因为恰恰是在二十世纪最具有压迫性的政

权──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统治下没有产生恐怖主义。的确，最富裕和最平等的社会中

几乎没有恐怖主义存在，然而在最贫困的社会中也没有恐怖主义。 

十年已经过去，当年极左翼的大多数恐怖主义团体已经消失。如果 1980年代有恐怖主义存在的

话，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极右翼的小型基层团体。曾经发生过一些劫机和爆炸事件(例如在苏格兰

洛克比发生的空难)，少数大使馆被攻击甚至被占领(如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但是，这些恐怖

活动并非由极左派团体所为。  

2001年 9月 11日前在美国发生的最

致命的恐怖行动，是右翼极端组织

1995年在俄克拉何马城对一座联邦大

楼发动的爆炸事件。此后，民族恐怖主

义继续存在(在阿尔斯特、西班牙巴斯

克地区、斯里兰卡、以色列和其他一些

地方)，但是，在今天占有如此突出地

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在当时尚不为人注

意，仅偶尔在一些中东国家出现。 

今天，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以及受宗

教狂热驱使的类似团体几乎已经成了同

调查人员在检查泛美航空公司 103航班(Pan Am flight 103)的残骸。该航班 1988年
12月 22日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机上所有 259人和地面 11人丧生。受害者
遗骸及飞机碎片散落在 2189平方公里的区域。版权：AP Images 



义语。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代大多数恐怖主义活动是由这些组织的追随者进行的。但是，

应当避免将恐怖主义与这些组织划等号的提法，其理由很简单，这是因为恐怖主义在激进伊斯兰主

义出现很久以前就已存在，并且，据我们所知，在目前宣传圣战主义的人消失很久之后，它仍将继

续存在。 

恐怖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学说，尽管有些人曾试图将其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它是最古老的暴力形式之

一──不言而喻，并非一切暴力都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也许在常规战争出现以前就有，因为军队

打仗涉及到一定程度的、原始人所没有的组织和复杂的后勤支持。 

历史背景 

《圣经�旧约》中有关于恐怖主义的记载，在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经常有政治谋杀，甚至系统的暗杀

事件。仅举一例，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遇刺事件在后来的 2000年里吸引了无数作家和

艺术家。关于是否容许诛戮暴君(如瑞士历史传说中的民族英雄威廉 �退尔所为)的问题就让神学家

和哲学家们世代争论不休。 

虽然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绝大多数的意见认为，恐怖主义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当一名

残酷的压迫者──一名暴君──全人类的敌人，违背神的法则和人类公正，使其受害者欲摆脱无可忍

受的压迫而求救无门时，恐怖行动是被压迫者在穷尽一切方法后而最终诉诸的手段。 

但是，即使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哲学家和神学家也认识到有误用正当杀戮暴君原则的严重危险，即

虽然有人声称迫不得己而为之(最后的手段)，实际上并没有正当的理由杀戮君王(如法国的好国王

亨利四世被弑的例子)，或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示抗议和抵制。  

在此期间，出现了长期从事系统恐怖主义活动的小型组织，如自 8世纪至 14世纪在今天的伊拉克

和伊朗展开活动、谋杀总督、地方行政官、哈里发和耶路撒冷十字军国王的穆斯林伊斯玛仪派

(Muslim Ismailis)的秘密暗杀组织(Assassins)。他们开自杀性恐怖主义之先河──其使用的武器

始终是匕首，由于这些暗杀对象通常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凶手逃跑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就连他们

所使用的语言──斗士(fida'i)──都一直延续至今。  

在整个中世纪至近代，恐怖主义继续积极展开活动，虽然其规模有所缩小。这个时期是 30年战争

(Thirty Years War，1618-1648)和拿破伦战争(Napoleonic Wars ，1799-1815)等所谓大战

时期。在这些大批人在战场上战死或受伤的时期，如果这里或那里出现小规模恐怖暴力，是不会引

起人们注意的。 

恐怖主义高潮期 

19世纪末期是恐怖主义的高潮期。在这个时期积极展开活动的主要恐怖组织有：爱尔兰反叛组

织、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和遍布欧洲和北美的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但是欧洲以外──

如在埃及、印度和中国──秘密社会也在积极从事旨在实现民族解放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恐怖袭

击有些带来悲惨后果；有些则在长期──而非短期──获得成功。  

19世纪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甚为显著──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有：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和很多大臣、大公、将军；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 1901年)

和在他之前的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1881年)；意大利国王翁贝托 (King 

Umberto)、奥匈帝国的一位皇后； 法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

诺瓦斯(Antonio Canovas)──这些不过是遭到暗杀的最著名人士中的一些例子。不消说，一次世

界大战是因奥地利王位继承人费迪南(Franz Ferdinand)1914年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而引发的。  



如果我们重温那个时期的新闻报导(以及从费

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到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人的小

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

恐怖主义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文明世界的

末日在即。但正如古往今来的变迁所示，这一

恐怖主义危险期也和其他危险期一样成为历

史。并且正如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利昂�托

洛茨基(Leon Trotsky)曾经指出的那样，虽

然一位首相被刺，但有更多的人迫不及待要取

代他。 

当代恐怖主义 

一次世界大战后，恐怖主再次出现，包括在德

国和巴尔干国家。在上台以前，法西斯和共产

党更倾向于从事大规模的暴力活动，而不是单

个的恐怖行动──但也有少数例外情况，如暗

杀意大利社会党领袖马蒂奥蒂(Giacomo 

Matteoti)。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的二十年里很少有恐怖主义活动。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恐怖行动在

1970年代再次兴起，以及──作为更充份的理由──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出现被很多无视恐怖主义长

期历史的人解释为一种全新和前所未有的现象。就自杀性恐怖主义而言，这显得尤其突出。如上所

述，直至 19世纪晚期，大多数恐怖主义活动一直是自杀行动，这完全是因为当时能够使用的武器

只有匕首、短射程手枪、或者是非常不可靠、可能会在

袭击者手里爆炸的炸弹。  

但是，当代恐怖主义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的确不同于 19

世纪和早期的恐怖主义。 

传统的恐怖主义有自己的"荣誉规则"：它针对的目标是

国王、军队领袖、大臣和其他公众人物，但是如果这些

目标的妻子或孩子有可能会在袭击中遭到杀害的话，恐

怖分子会尽量不执行打击，即使这样做会危及他们自己

的性命。 

今天，不加区分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了通行法

则；很少有政治领袖或将军被杀害，但众多的无辜百姓

惨遭毒手。因此，恐怖主义这个词带上了非常大的贬

义，因此恐怖分子现在坚持用另外的用语称呼自己。当一次世界大战前领导了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

的鲍里斯�萨温科夫(Boris Savinkov)的自传出版时，他毫不犹豫地为它取名为《一名恐怖分子的

回忆录》(Memoirs of a Terrorist)。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近代恐怖分子自封为自由斗士、

游击队员、战斗者、反叛者、造反者、革命者等等，就是不要恐怖分子的名号，因为它意味着滥杀

无辜。 

如果说在为恐怖主义下定义的问题上没有共识，这是否意味着完全的混乱和相对主义占了上风、一

种观点与另一种观点完全等同呢？的确，正如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所说，一方认为是恐怖分子，另一

奥地利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和夫人在 1914年 6月 28日巡视波斯尼亚萨拉
热窝时，被泛斯拉夫民族主义组织刺杀，从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版

权：AP Images 

这三个坐在埃塔(ETA)旗帜前方、头戴巴斯克贝雷帽的身分
不明人士在 2006年的电视录像中露面。谋求脱离西班牙的
埃塔(巴斯克民族自由组织)被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版权：
AP Images 



方认为是自由斗士。但是，既然希特勒和波尔布特等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制造者都有崇拜

者，这样的认识亦于事无补。即使没有对恐怖主义的完美定义，大多数研究恐怖主义问题并基本上

不存偏见的人在对一项行动进行评价时大部份时候依然会持一致意见。有的人将此与色情或淫秽比

较，对其下定义也不容易，但是任何有点经历的人看到了是会知道的。 

在解释有人为什么选择做恐怖分子方面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神奇的法宝或类似牛顿和爱因斯坦关于

物质世界定律的东西。不时会有人提出新的见解，但它们一般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最近有人

提出恐怖主义只是(或者主要)在有外国入侵的地方出现。这一理论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成立，如拿破

仑占领西班牙或美国军队在伊拉克驻军的情况。但当代恐怖主义的地缘政治图表明，在从斯里兰卡

到孟加拉国到阿尔及利亚的大多数情况下，外国入侵不是决定性因素。甚至在伊拉克，绝大多数遭

受恐怖主义伤害的人不是占领军，而是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相互攻击的牺牲品。  

间歇性现象 

历史是否可以提供明鉴？ 

同样，除了一般性概括外，没有任何明确无误的答案。恐怖主

义很少──即使有这种情况的话──在有效的独裁统治下出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近代社会，恐怖分子似乎利用了民主社

会提供的思想、言论、宗教、行动和集会等自由。有时恐怖主

义的根源是国家衰败造成中央政权软弱无力或名存实亡。例

如，在佛朗哥(Franco)统治下的西班牙基本上不存在恐怖主

义，但是在他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恐怖主义便开始在政坛上出

现。在中东，就连温和的专制政权都能够不费多大力气便铲除

恐怖主义──如 1980年代的土耳其和叙利亚以及 1990年代的

阿尔及利亚和埃及。 

恐怖主义有时得逞，但在另一些时候──或许更多的时候──未能实现它的目标。在有些情况下，恐

怖主义导致的后果反而与恐怖分子企图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 

但是恐怖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间歇性现象，即使它被战胜，也可能在后来重新出现。没有充份的理由

可以期待恐怖主义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在一个大规模战争变得太危险和太昂贵的时代，恐怖主

义是暴力冲突的一种普遍形式。只要地球上有冲突，就会有恐怖主义存在。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被劫为人质的维克托·安布尔吉(Victor Amburgy)
在 1985年 7月 2日返回美国时拥抱一名身分不
明的孩子。美国环球航空公司 847航班(TWA 
847)6月 14日从希腊起飞不久即被黎巴嫩恐怖分
子劫持和扣押了两个星期。安布尔吉是机上 153
名国际乘客和机组人员中的一个。 版权：AP 
Images/Dennis Cook 



从总结从总结从总结从总结个人特徵转向研究受影响渠道个人特徵转向研究受影响渠道个人特徵转向研究受影响渠道个人特徵转向研究受影响渠道：：：：恐怖分子的成长之路恐怖分子的成长之路恐怖分子的成长之路恐怖分子的成长之路  

约翰约翰约翰约翰�霍根霍根霍根霍根(John Horgan) 

爱尔兰政治心理学家约翰�霍根博士是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问题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的高级研究员，任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国际关系讲师。霍根博士最近的研究重点是参加和脱离恐怖主义组织的原因。他的
专著《脱离恐怖主义：放弃激进和极端》(Walking Away from Terrorism: Accounts of 

Disengagement from Radical and Extremist)将于 2008年出版。 

2005年 7月 7日在以伦敦地铁系统为目标的四起有联系的自杀爆炸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年，人们等

待已久的一份下院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说："基于我们迄今为止对英国极端分子的了解，没有一组共

同的特徵能够帮助我们鉴别哪些人可能受极端主义影响。涉及本案的四个人中，三人是其父母都来

自巴基斯坦的第二代英国公民，另外一人的父母来自牙买加；被判犯有投放蓖麻毒罪的卡迈勒�布

贾斯(Kamel Bourgass)是寻求避难未果的阿尔及利亚人；在鞋内藏带炸弹作案未遂的理查德�里

德 (Richard Reid)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牙买加人。……有的受过良好教育，有的受教育程度

不高。有的是真正贫困，有的并非如此。有的显然很好地融入了英国社会，有的则不然。他们大多

是单身，但有的是有孩子的已婚男子。有的过去一直遵纪守法，另一些人则有轻微犯罪的记录。"1 

伊朗男子 2006年 4月在德黑兰举行的招募集会上登记，表示愿意充当自杀性"烈士"。版权：
AP Images/Hasan Sarbakhshian 

贯穿整个报告的是一种未能对那些被招募加入"基地"组织在全球展开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的人作出

棱角分明的画像而产生的挫折感。事实上，很多政策和执法部门的人士都有同样的挫折感；但是，

尽管研究人员未能就恐怖分子总结出任何实在和可靠的特徵，这种努力依然在持续。 

给恐怖分子画像 

尽管有证据显示，从逻辑上讲，不可能总结出恐怖分子的共同特徵，但这种努力丝毫未减，这一点

儿也不令人惊讶。有一些显而易见和可以理解的问题在推动这一努力。 2 

一方面，恐怖分子在活动中一旦得逞，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迫使我们正视在大多数正常人看来不正常

或有某种病态的行为的效果──"竟然有人做出这种事情？"是人们对与恐怖袭击相关的令人震惊的

行为作出的最普通的反应。 



促使我们为恐怖分子画像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那么多人经历了可能滋生恐怖主义的环境(或者说

可导致暴力活动的触发因子和催化剂，包括宗教和政治动员)，为什么真正被招募的只有为数很少

的人呢？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所提供的任何答案肯定不会令所有人都满意。对一些过去的研究(特

别是心理学家所作的研究)的性质和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倾向是，假定某一恐怖团体存在某

种共性(即那些使恐怖分子"相似"的特点)和特性(即使恐怖分子与其他人──至少是那些不从事恐怖

活动的人──"不同"的特点)。 

心理学家兼恐怖主义专家阿里尔�梅拉里(Ariel Merari)正确地指出：更确切地说，我们 "没有发现

恐怖分子的特徵"，而不是"恐怖分子的特徵不存在" 。但是，我坚决认为，构建这类特徵的努力──

特别是在试图了解恐怖分子招募过程方面──蕴含着一些实实在在的风险。3  

在假设恐怖分子有一组明确特徵时，我们往往会忽视与恐怖分子的形成相关的几个至关重要的特

徵。这些特徵包括但不限于： 

• 与接受恐怖主义相关的社会化进程的渐进性  

• 与招募相关的支持因素(如吸引人们在广义上接受恐怖主义的"牵引"因素，或者被用来培养

训练招募对象的那些诱惑)  

• 角色之间的转换(如从公众抗议这样的边缘性活动到非法、有明确目的的行动)  

• 角色特徵的重要性(如与狙击手相比自杀爆炸手的吸引力有多大？旁观者或招募对象如何感

知这些"角色特徵"？)  

当我们假设恐怖分子具有静态特徵(画像所需的特点)时，我们便看不到有助于恐怖分子形成与发展

的因素和动力。另一后果是，在限制或控制恐怖主义初期发展规模方面，我们也忽视了一种更加切

实可行的反恐战略的基础。 

但是那些从事反恐工作的人往往依赖于画像。最近为反恐官员作了一次有关恐怖分子画像的讲话的

一名高级官员对我表示抗议说："画像有用，当然有用。理由是……一个普通的自杀性爆炸手不会是

中年白人、三个孩子的父亲。"这番话是在英国说的，在那里，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

们"尚未"在那里遇到这样的自杀性爆炸手。 . 

本文不是要一意夸张、说明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并从而扭曲恐怖威胁，而是要提请有关人

员注意，我们关于恐怖分子的那些假定越来越基于小规模、没有统计意义的少数人。显而易见，在

总结恐怖分子特徵时这种趋势会导致极端简单化的做法。 

但是，指出这些局限性仍然不能回答这一关键性问题：为什么某人会参加恐怖主义活动而别人则不

会？毫无疑问，根本就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确实有几个有帮助的出发点。我在

最近一部书里提出一系列我称之为"倾向性风险因素"的特徵，包括(并非按特别顺序罗列)：4 

• 个人受害的经历(确有其事或者纯属想象)  

• 对于参加(恐怖主义活动)的期望(如兴奋感、使命感、目的性等与参加任何"自己人"组织及

承担各种角色有关的诱惑力)  

• 对某项事业──往往与某一受害社区相关──的认同感  

• 通过家庭或朋友融入社会的进程，或者在某一特定环境中长大  

• 表达兴趣的机会和为参加(恐怖组织)采取的步骤  

• 与相关组织的接触  



必须说明，这些因素单个来看不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人成为恐怖分子，但是，合在一起确实可以

提供一个很实用的框架，了解为什么有人会卷入恐怖主义而别人不会。 

接受恐怖主义的渠道 

为了超越有关为恐怖分子画像的毫无意义和帮助的争

论，也许会有帮助的是思考参加恐怖主义意味着什么，

这样我们便能够开始采用我认为更加有效的、有心理学

依据的反恐措施。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涉足恐怖主义的原因

具有复杂性：涉恐似乎对不同的人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和

结果，无论在同一组织内还是就整个恐怖主义运动而言

似乎都是如此。与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简单区分大不相

同，就连最小规模的恐怖主义运动也都由各种各样的角

色和职能构成：取决于多种因素，组织通过指定或鼓励

促使新人承担特定角色。此外，接受和保持这些角色既

不是互无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从非法领域(如参加暴

力活动)到灰色地带(为参加暴力活动提供支持)到合法领

域(如和平示威)，角色间和角色内的变换非常频繁。5 

虽然恐怖主义组织参与的很多活动本身并不真正构成违

法(不能被有意义地归于"恐怖主义"标签下，但也许可以

归于"破坏"的标签下)，但没有这些活动就不可能有真正

的恐怖行动。 

大致来讲，我们通常总是将恐怖主义与暴力活动联系在一起。但今天恐怖主义运动的现实是，这一

最公开的角色和职能往往只是恐怖活动的冰山一角。支持展开暴力袭击的是那些直接协助和煽动袭

击事件的人、那些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或其他支持的人、那些筹集资金、进行宣传、提供情报的

人。 

因此，我们视为"恐怖分子"的人只是发挥了此运动中多项职能中的一项──尽管就直接后果而言，

它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项。 

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说明，显然有必要制订更加富有想象力和更灵活的反恐措施。我们如果将与恐怖

主义运动有关的一系列职能进一步向外延展，便会看到，我们越是不考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暴力，

便越接近于识别变得日益难以归类为恐怖主义甚至是非法行为的职能。换言之，恐怖主义运动蕴涵

的内容远远超过了"恐怖行动"。 

反恐途径 

我们对恐怖分子的角色变化(转换和晋升)所知甚少。总体而言，参加恐怖组织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由一些功能分明的阶段组成，一名恐怖分子在从顺应到同化的过程中逐步完成阶段的跨越。 

一名恐怖分子不断进入、转换、有时脱离不同角色与职能。尽管加入恐怖组织的时间取决于多种因

素，有些人比其他人卷入得更快，但所有恐怖分子都能感受到一个渐进程序。用顿悟来解释一名恐

怖分子的所谓有意识的入伙决定是幼稚的，具有误导性，最重要的是缺乏实证。 

恐怖主义被颂扬，恐怖活动被描述为激动人心的事件，这

是诱使青少年投身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版权：AP 
Images/Shakeel Adil 



另外，这一进程基于起初具有支持性的特徵：虽然恐怖主义将永远是其时代和地域之产物，并且对

于同一运动的成员也有多种动机并存，但是促使个人在不同程度上走向极端化的最主要的共同原因

是对未来怀有正面的期望。 

我们若不认为做某件事情对我们有某种明显的好处，那么我们是不会去做的。恐怖分子也不例外。

有时这种好处可能表现为对地位、权威、被接受或使命等的期望。只要某个追随者对自己参加恐怖

主义运动这一社会化进程持续抱有正面看法，那么这将最终导致新的──或至少是得到巩固的──认

同感。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到底什么是"恐怖分子心态"，大概最好是把它看作下列因素的产物： 

• 在社会化过程中进一步参加恐怖主义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非法活动  

• 与恐怖主义运动背景的关联日益紧密的重点明确的行为  

从个人和社会角度来说，这往往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离恐怖主义越近，他离与恐怖主义

无关的朋友、亲人和自己过去的生活就越远。 

将这些不同的阶段加以区分的用途之一是，取决于我们所能确定的最有效的干预点─ ─即在初期防

止介入、中期干扰介入、或后期促成脱离──我们也许可以开始制订针对特定阶段的反恐措施。承

认有这些区别将使我们认识到，取决于我们最后决定什么是最佳的干预重点，我们或许可以制订独

特的干预措施。 

尽管脱离阶段仍然是我们最不了解、研究得最少的方面，但是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

在此阶段，切实可行的反恐措施──不仅旨在促成脱离而且阻止在初期介入──可能会真正变得更加

有效。 

个人的重要性 

虽然说到底，恐怖主义是一种集体行动，但这个集体总是由个人组成。如上所述，该集体中每个人

都扮演着某一角色。虽然反恐项目一般不以个人为重点，但正是通过了解个人的极端化过程及其相

关的社会和心理特性，我们才能认识到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从而制订出鼓励脱离恐怖主义运动的方

法。6 

虽然恐怖主义能够造成大规模和有重大影响的后果，但它实质上继续是由个人进行的层次低、能量

小的活动。恐怖主义大规模的影响力绝不应当阻止我们对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事件进行微观分析。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政策。 

注释 

(1) House of Commons Report of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Bombings in London on 7th July 2005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06), p. 31. 
(2)For a detailed explanation, see 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3)Personal correspondence. 
(4)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5)This issue and its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in M. Taylor and J. Horga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the Terrorist,"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8 (2006): pp. 1-17. 
(6) Work on this issue has begun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and will be published in 2008. See John Horgan, 



Walking Away From Terrorism: Accounts of Disengagement From Radical and Extremist Move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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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维曼维曼维曼维曼(Gabriel Weimann) 

加布里埃尔�维曼博士是以色列海法大学(Haifa University)和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大
学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的传媒学教
授。此文源于他即将出版的专著《利用大众传媒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之心理》(The Psychology of 
Mass-Mediated Terrorism)。此项研究由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资助，他
在该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在民主社会里，人们提及"恐怖主义"时难免涉及"传媒"，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种向公
众传播威胁的心理武器。因此，恐怖主义与媒体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保罗�威尔金森(Paul Wilkinson)1 

恐怖心理 

从初期起，恐怖就包含大众心理因素。"恐怖"(terror)一词来自拉丁语"terrere"，其意思是"令人

恐惧或害怕"。 在 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恐怖统治 (Reign of Terror)导致 17000人被杀

头，行刑全都在大庭广众面前，并伴之以耸人听闻的宣传，目的是在胆敢提出反对意见的民众中间

散布恐惧。 

我们可以从制作及上演一部戏剧的有关要求来理解现代恐怖主义，即需要一丝不苟地准备脚本，选

择角色、布景和道具，排练以及对舞台进行实时控制。像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舞台剧作或芭蕾舞表演

一样，恐怖活动的媒体导向特别需要注意细节，这样才能产生效果。对恐怖分子而言，杀人毕竟不

是目的，而是用来实现"杀鸡给猴看"效应的手段。 2 

在科学技术创造的机遇倍增的同时，恐怖分子也在努力加强其使用传播媒介的技巧。正如在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精心制造了袭击以色列运动员事件的恐怖分子之一作证说： 

我们认识到，体育运动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宗教。我们知道，如果有另一个频道在播放体育比赛的
话，英国人和美国人一定会把电视频道从任何描述巴勒斯坦人困境的节目切换过来。所以我们决定
利用他们的奥运会──其宗教中最神圣的仪式──来引起世界对我们的注意。我们向你们的体育和电
视神灵奉献活人祭品，而这些神灵的确对我们的祈祷作出了回应。3  

现代"恐怖剧场"最具有震撼力、最残暴和编导最完美的表演是 2001年 9月 11日对美国发动的袭

击。那年 11月，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谈到这次袭击时称自杀性恐怖分子为 "伊斯兰先

锋"，并赞扬"这些年轻人在纽约和华盛顿以实际行动发出的声音使世界所有其他地方进行的演讲黯

然失色。这些声音能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理解，甚至能为中国人理解。"4但是，对本�拉登而

言，最重要的受众不是美国公众，而是穆斯林国家的民众。大众传媒和政治领袖给予他的关注使他

从一个无名之辈窜升为世界知名的人物。 



布丽吉特�纳科斯(Brigitte Nacos)在她 2003年发表的专著中指出，本�拉登透露说，他首先视恐

怖主义为传递信息的工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话语"──他总结说，美国人尤其听到了 9.11事件

发出的迅息并作出了适当的心理反应。 他说："美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惊恐不安。为此，我

们感谢真主。 "5 

纳科斯说，恐怖分子通过对美国的沉重打击，利用大众传媒对全球议程获得了控制权，将有关的讨

论从对数千名被害人士的哀痛转变成在全球申诉他们自己的不满。恐怖凶手也许实现了他们最重要

的媒体目标：宣传他们自己、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不满

以及他们的要求。  

他们在那次事件中选择的目标是美国的财富、力量和传

统的象征。根据"基地"组织在训练营地使用的手册，吸引舆论关注在当时大概是──现在仍然是──

压倒一切的考虑。因此，圣战斗士得到的指示是选择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伦敦的大本钟和巴黎的埃

菲尔铁塔等"情感标志"作为打击目标，因为毁灭这些目标会"引起极度的关注"。6 

通讯技术的进步使 9.11成为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恐怖主义媒体节目的制作 

现代恐怖主义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是巴西人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a)。他的《袖珍

版城市游击队手册》("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成了全球恐怖主义分子的必读资

料。他写道： 

绑架那些因艺术、体育或其他活动而知名的、未曾表达过任何政治观点的人士可能是一种对革命者
有利的宣传形式。……现代大众传媒，只需报导革命者在干些什么，就已经是重要的宣传工具。神
经战，或者叫心理战，是直接或间接借助于大众传媒的一种斗争技巧。……袭击银行、打伏击、弃
置和抢劫武器、营救囚犯、枪决、绑架、破坏、恐怖主义、神经战等都属于此类手段。劫持飞机、
袭击和截获轮船和火车等，也都可以是专门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而采取的行动。7 

以宣传为目的的恐怖主义的出现使一些学者重新思考设计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作为一种象征性行

动的恐怖主义的分析可以像对其他传播媒体的分析一样，把它分为四个基本方面来进行：传播者

(恐怖分子)、目标受众(宣传对象)、信息内容(爆炸、伏击)及反馈 (目标受众的反应)。"8 

拉尔夫�道林(Ralph Dowling)建议运用"语汇类别"("rhetoric genre")，他指出："恐怖分子使用

重复的语汇形式，使媒体不得不加以报导，恐怖主义非如此便无法实现其目标。 "9 

一些恐怖活动已变成鲍耶�贝尔(J. Bowyer Bell)所定义的"恐怖主义景观"， 10可以最有效地将其

作为"媒体事件"来分析。例如，真主党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总是被录制下来，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认

为，每一个恐怖小组由至少四名成员组成：袭击者、摄影师、录音师和制作人。  

显然，恐怖分子在策划行动时，媒体是一项重要的考虑。他们根据媒体倾向来选择袭击目标、地点

和时间，努力满足新闻价值、新闻时间表和截稿期的要求。他们编辑和汇集视频材料，如电影、袭

击活动和人质被迫"招供" 的录像片段、采访记录以及执行暴力活动者的效忠宣言，同时也播放符

合专业要求的新闻报导和发布视频新闻。 

现代恐怖分子把充作时事新闻的宣传直接或间接地供给媒体。他们还监督有关的报导，严格审视新

闻记者及其所在的媒体机构。恐怖分子对记者施加的压力表现为很多形式，从公开和友好的接待到

直接威胁、恫吓，甚至以谋杀要挟。 

"基地"组织通过自己的电视台哈里发之声进行广播。版
权：AP Images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恐怖组织经营自己的媒体，包括电视频道(真主党的"马那尔"和"基地"组织的"

哈里发之声")、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及录音带和录像带，最近又开始建立互联网网站，可

谓无所不及。 

新战线：互联网上的恐怖 

后现代恐怖分子正在利用全球化和现代科技成果策划、协调和实施其毁灭性的活动。  

这些恐怖分子在地域上不再限于某一领土，在政治上或金融上不再依赖于某一国家，他们现在靠着

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先进通讯能力来推进其杀害无辜的议程。1998年，美国国务院指定的外国恐怖

组织(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中只有不到一半设有网站；到 1999年年底，几乎所有

这些恐怖组织都建立了网站。今天，所有正在活动的恐怖组织都建立了至少一个网站──我们从

1998年到 2007年进行的监测表明，宣扬恐怖主义的网站、网上论坛和聊天室达 5000多个。11 

恐怖主义和互联网在两个方面互为关联。第一，互联网已成为恐怖团体和个人在发动心理战的同时

传播仇恨和暴力信息、相互之间和与其支持者及同情者交流的论坛。第二，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曾

试图袭击电脑网络，即已为人们熟知的网络恐怖主义或网络战。但是，从目前看来，恐怖分子对互

联网的使用和受益多于对互联网的袭击。 

以电脑为媒介的通讯对恐怖分子有如天赐：这种通讯方式分散，不受任何控制或限制，不受审查，

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现代恐怖主义的各级组织普遍采用松散的网络结构，互联网是它们进行外

部和内部联络的理想途径，至关重要。  

但是，恐怖分子所利用的互联网服务中，网站只是其中之一；他们还利用许多其他网上通讯途径，

包括电子邮件、聊天室、网上俱乐部、网络论坛、网上留言板等。 

这些网站有很多被用来开展打击敌对国家及其军队的心理战。它们登载各种恐怖镜头，包括：人质

和被擒人员被处决(往往以原始的砍头方式)、军事人员被狙击手暗杀、直升飞机被迫击炮击落、或

军车被路边炸弹或自杀爆炸手炸毁等。这些通过文字或图像传递的信息试图吓阻敌人，令其丧失士

气，或制造负罪感、疑虑及内心的异见，同时向各国政府及民众传递威胁的信息。这就是："我们

杀谁都不在乎，你们谁也无法受到保护。"他们利用人们对恐惧的反应张扬其力量。 

恐怖主义的宣传手段 

恐怖主义网站的一个共同点是为使用暴力进行辩护。在对这种手段进行分析方面，艾伯特�班杜拉

(Albert Bandura)关于"道德脱节"("moral disengagement"的理论很有指导意义。 12 虽然这个

理论不是专门针对恐怖分子提出的，但像刑事犯罪分子一样，恐怖分子企图通过下列手段抹去自己

与使用暴力的罪恶行为之联系： 

• 转嫁责任──扭曲个人的行动与其行动的后果之间的联系，把暴力行动和无辜百姓之死归咎

于受害者或宣称是环境造成。  

• 分散责任──将职责分割成小块，使每一个个人的行动显得相对无害，但加在一起则是有害

的。集体决策也可被用来分散个人对某项行动承担的责任。  

• 把打击目标非人化──如果不把无辜者视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则对他们使用暴力便比较容

易；如果注重的是打击行为的非个人化的特性和其打击目标的象征性意义，把受害者称为

或视为不如人的蟊虫、猪狗等等，那么其打击的残忍性就可以化小。例如，本�拉登把美国

人贬为从事"连最掠夺成性的动物都耻于去做的"活动的"贱民"。  



• 运用委婉语──包括将伤害行为描述成正派行为，通过非人格化的描述减轻责任。例如，"

基地"组织总是用与己无关的语言称 9.11事件是对美国的力量和消费文化的象征物的打

击，而闭口不提有大约 3000名男女和儿童被杀害的事实。  

• 有利比较──将应受严厉谴责的行为与其他更加有害的行为进行比较，从而掩盖这些行为。

把在和平时期发动的 9.11袭击期间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百姓的死亡与美国为结束二次世

界大战而对日本进行的原子弹轰炸相比较。那次轰炸造成几十万人死亡，但是当时美国即

使取得了胜利也根本不是侵略者。  

• 颠倒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嫁祸于人──无视事实或者歪曲对同胞发动暴力行动的后果，辩

称恐怖分子的袭击只不过是针对敌人先前的挑衅而采取的报复行动或防卫措施，借此化解

恐怖分子个人的负罪感。受害者受到责怪，其他人则被被说成是恐怖事件制造者，如当被

绑架的人质因他们的政府没有满足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

而被砍头的情况。  

对恐怖分子网站使用的话语进行分析便可发现，使用最普遍的

道德开脱方法是"转嫁责任"。暴力一律被说成是对付敌人的压

迫必要手段，把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谋杀和残害都归咎于他人。

例如，促使圣战者从事恐怖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因被转移至真主

安拉，以图在赞美"殉教"时给谋杀和残害活动涂脂抹粉。 

恐怖分子网站使用的另一个论点是，给任何反对现有权力机构

的团伙的所有成员冠以 "自由斗士"的称号，从而将之合法化，

而将反对他们的任何人称为"真正的恐怖分子"。  

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崇尚暴力的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些网站充斥着非暴力的说辞─ ─如声称"热

爱和平"和表示支持外交解决方案。这种将图像和论辩共同使用的手法是要影响所有受众。 

未来的挑战 

利用媒体宣传恐怖主义的现象对民主社会和倡导自由的价值体系提出了一项艰巨的挑战。这一威胁

不限于操纵媒体和发动心理战；它还包括对新闻自由和反恐人士的言论自由加以限制。 

民主社会该如何应对呢？由于恐怖分子传播的大多数言论都受到美国宪法或西方社会类似法律的保

护，因此这是一个极端敏感和微妙的问题。 

技术带来了观念的转变：通过使个人能够免费获得信息和利用大众传媒，新技术增强了个人相对于

国家或社会的能量。互联网作为一种大众媒体之最大益处在于其开放、自由、不受监管的特性。不

正当地利用互联网是否是民主不可避免的代价之一呢？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既维护民主自由又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恐怖分子滥用互联网的折衷办法，以便防患于未然。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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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案例研究：：：：伊拉克的殉教神话伊拉克的殉教神话伊拉克的殉教神话伊拉克的殉教神话  

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哈菲兹哈菲兹哈菲兹哈菲兹(Mohammed M. Hafez) 

穆罕默德�哈菲兹博士是堪萨斯市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政治学系客座教授。他的新
着《伊拉克自杀爆炸手：殉教战略和意识形态》 (Suicide Bombers in Iraq: The Strategy 

and Ideology of Martyrdom)，最近由美国和平研究所 (U.S. Institute of Peace)出版。  

伊拉克圣战者面临一场困难的宣传战。他们传播的信息必须实现五项目标：吸引伊拉克境内外可能

的招募对象；为杀害平民和穆斯林同胞的暴乱袭击行动寻找借口；解除可能阻止其同夥用自杀袭击

方式杀害平民的自我抑制规范；使暴力组织合法化；反驳伊拉克和穆斯林世界各国政府的说法。 



伊拉克特别行动部队在毕业典礼上演示他们打击恐怖分子的能力。美国伊拉克联盟军队指挥官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
(David H. Petraeus)和伊拉克总理马利基(Nuri al-Maliki)出席了仪式。版权：AP Images/Wathiq Khuzaie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炮制出一些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和神学方面的论点。但是，为了避免给宣

传对象造成过多的信息负担和使讨论过于复杂化，圣战者们依赖诉诸情感的叙述来塑造"英勇殉教

斗士"的形像，从而将其信息简单化。 

他们在网上发布自杀爆炸手的录像片段和生平介绍，以人民遭受屈辱、敌人勾结串通和圣战者解救

众生为题大肆歪曲事实，以便将对手妖魔化，并促使其同夥"英勇献身"。他们夸大妇女遭受的虐

待，诉求于男性的阳刚气概，为的是用羞辱的办法促使男人保护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这种诉诸情

感的伎俩不仅是为了赢得一小撮活动分子的支持，更是为了争取广大穆斯林公众的支持。 

此类宣传往往围绕三个主题依次展开，就好像是一出三幕剧。 

• 第一幕描绘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指出西方"十字军"图谋征服穆

斯林。  

• 第二幕意在表现现行穆斯林政权的无能和与西方同流合污，说明他们不是穆斯林世界真正

的领袖，而是西方"主子"的奴仆。  

• 第三幕坚称穆斯林胜利的必然性，因为"虔诚和英勇无畏者"已经站出来，以对真主的信

仰、在战场上的牺牲和他们事业的正义性来帮助穆斯林同胞摆脱其所受的屈辱和痛苦。  

这三幕的叙述有时是分开进行，但经常是被编织在一起，以阐述某一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 

本文通过大量运用自伊拉克暴乱开始以来出现的有关圣战者的资料来探讨伊拉克的殉教神话。这些

资料包括录像片段、录音、自杀爆炸手的传记、网络杂志、网上发表的图片等。讨论的重点是圣战

者如何塑造"殉教者"的形像。圣战者将自杀爆炸手吹捧为为真主和穆斯林国家作出最大牺牲的有高

尚道德情操之士，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制造的暴行及其受害者身上转移开来。 

必须从一开始便明确指出，录像片段和生平介绍中对爆炸手的描绘具有高度的蛊惑性。本文之所以

侧重于探讨殉教神话，是为了揭示恐怖组织如何通过扭曲的叙述来达到其宣传目标，而并不意味着

这些神话是对真实的反映。 



背景 

自 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超过了哈马斯在以色列、真主党在黎巴嫩和泰米尔猛虎

组织在斯里兰卡策动的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总和。这些爆炸事件绝大部份是以伊拉克安全部队和什叶

派平民为目标，而不是攻击联盟军队。这些自杀爆炸手中的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是非伊拉

克籍的志愿人员，多数人与在 1990年代在阿富汗接受培训的"第二代"圣战者建立的圣战网络有联

系。这些激进分子在自己的祖国或寄居国家被通辑，那些应招的新人则是因为看到伊拉克穆斯林遭

受苦难而感到愤怒。  

伊拉克暴乱分子使用的手段各种各样，其中最致命的是

路边炸弹(IED)和自杀爆炸手驾驶的汽车炸弹。但是，暴

乱分子也恫吓联盟军队雇用的翻译和体力劳动者等"同谋

者"；破坏电站、输油和供水设施及管道、以及各种重建

项目；向盟军驻地发射土制火箭和迫击炮，对飞机和直

升机发射地对空火箭弹；绑架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以索取

赎金，或将其处决，以及绑架安全部队成员和"间谍"进

行审问或枪决；用背心炸弹从事自杀袭击活动。  

暴乱分子还袭击国际组织(如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如红

十字会)以及外国政府代表。他们袭击了约旦和土耳其大

使馆，杀害阿尔及利亚、埃及和俄罗斯外交官员。 

暴乱分子选择这些袭击目标有其战略逻辑。扩大暴力活动的目的是要在民众中间广泛制造不安全

感，导致派系间的分化和经济崩溃。所有这些后果会使新秩序失去合法性，使暴乱分子能够将自己

描绘成逊尼穆斯林的唯一保护者，以便能够赢得他们的支持；同时造成国家机器瘫痪，使中央政权

无法垄断武装力量，以便那些野心远远超越伊拉克边界的圣战者建立一个行动、招募和训练基地。 

 
在巴格达什叶派穆斯林居住区的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丧生的

18名儿童的家人 2005年 7月在与伊拉克政府官员进行的一
次纪念餐会上。桌上是他们孩子的画像。版权： AP 
Images/Khalid Mohammed 

为自杀性袭击开脱 

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宣称对截至 2006年 2月在伊拉克发生的 30%的自杀袭击事件负责。自

2006年 10月以来，为"基地"组织作掩护而建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声称

对那里发生的几乎所有自杀袭击事件负责。 

"基地"组织下属的巴拉�本�马利克旅(al-Bara Bin Malik Brigade，自杀爆炸小队)的头目阿布�安

萨里(Abu Dujana al-Ansari)在专为被打死的恐怖主义头目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

Zarqawi)制作的图片剪辑中，为针对"现代最强大和最先进的军队"发动自杀袭击开脱。安萨里

2007年 4月，伊拉克士兵检查一辆在伊拉克巴古拜发生的
袭击中被击毁的汽车。自杀爆炸手炸死一名 12岁男孩，炸
伤九名平民。版权：AP Images/Adem Hadei 



说，自杀旅是应本�拉登早些时候发出的号召而成立的，其目的是对敌人实行恐怖打击和冲破其防

线，以挫伤其士气。 

但是他们又是怎样为袭击自己的穆斯林同胞辩解的呢？伊拉克暴乱分子──而不只是与"基地"组织

有关系的暴乱分子──的回答是：伊拉克安全部队不过是占领军的爪牙而已。此外，"基地"组织

说，什叶派民兵袭击、拷打和杀害逊尼派民众，在检查站虐待和侮辱他们，为占领军充当间谍。他

们的很多录像都以此为主题。在为袭击伊拉克官员作辩解时，民族主义者和沙拉菲(Salafi)圣战暴

乱分子说，这是个没有合法地位的政府，它不过是个傀儡政权，是在敌人的扶持下上台的，他们得

以统治伊拉克只是因为秉承了盟军的旨意，而完全无视民主选举的事实。 

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什叶派教义(Shiism)被描绘为"十字军"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实施其邪恶阴谋

的工具。圣战者的论点是：世俗主义将世界分为宗教和非宗教领域，这与伊斯兰教相对立，因为它

违背真主对真理与谬误、可行与禁忌的最高权威；民族主义则培养基于语言、国土和边界的狭隘认

同，而不是穆斯林社区更广大的团结统一；圣战者称，什叶教派将一种异端邪说提升到支配地位，

什叶派教徒是反对真信者的最危险的工具，因为他们"看似"伊斯兰，但是在圣战者的现实里，他们

憎恨奉行逊奈(Sunna)的人，一有机会就背叛他们。 

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辩解是针对一小撮决心献身的圣战者而提出的──这些人可能会对暴乱分子的某

些策略或打击目标提出质疑，特别是在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穆斯林同胞的问题上。在针对更广大的

穆斯林民众进行有争议的宣传时，他们往往伴之以生动的图像和诉诸情感的叙述，以期对穆斯林公

众的良知起到震撼作用，将什叶派穆斯林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妖魔化，加剧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威胁

感。 

伊拉克暴乱分子并不完全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说教来争取对殉教行动的支持。他们还谋求利用深藏在

阿拉伯和穆斯林文化和精神中的情感和个人的主题来蛊惑持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人。他们的

宣传围绕三个主题：和屈辱、因同流合污而造

成的软弱无能、以及通过信仰和牺牲获得救

赎。  

屈辱 

有关在冷酷而又傲慢的强权手中遭受屈辱的主

题是这些宣传的核心内容。集体受辱的图像经

常以 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始阶段的镜头开

始，描绘力量对比的悬殊，展示清真寺遭到毁

坏、受害者身上流着鲜血和被抄家等诉诸情感

的照片。所有这一切，特别是来自阿布哈里卜

监狱(Abu Ghraib)的图像，使人们能够具体

感受到屈辱感，加剧了很多穆斯林的无力感和

愤怒。 

伊拉克的图像通常与在穆斯林地区──特别是

巴勒斯坦──发生的其他冲突揉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传递两个信息。第一，世界各地穆斯林遭受

的痛苦和屈辱并非没有关联，而是全部来自"十字军-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一连串的侵犯行径。这一

信息加深人们的威胁感，从而为采取非常手段抗击"破坏伊斯兰教的阴谋"进行辩解。 

第二个信息是，伊拉克是对伊斯兰的敌人开战的中心战场。实际上，对圣战者来说，在伊拉克的战

斗与在巴勒斯坦、车臣、克什米尔、沙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其他地方的战斗一样，因为这一切都

2004年 2月，被自杀爆炸炸死的受害者被抬往伊拉克北部一家医院。至
少有 57人在那次袭击中被炸死，另有 250人被炸伤。版权：AP Images 



是同一场斗争，而不是孤立的战争。在如此界定这一冲突时，暴乱分子可以号召各地的圣战者到伊

拉克来，并声称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就是在所有穆斯林土地上取得胜利。 

圣战者还在大肆宣扬妇女在外国人和伊拉克保安部队受手中遭受侮辱和苦难的主题。士兵闯进家门

搜查暴乱分子时女人们惊恐万状的图片、妇女被抓走的录像、有关妇女被劫持或被扣押并遭受侮辱

的谣言，或更有甚者，她们被伊拉克军队作为人质，以交换被通缉的暴乱分子等等。毫无疑问，这

些宣传鼓吹部族文化中流行的有关男子汉气概的观念──崇高、荣誉和英雄──这些观念有着至关重

要的意义。具有这些男子汉气概的标志往往是热忱地保护和控制女人，使她们不至于在与男性的关

系中出问题，从而给全家人或族人带来耻辱。 

无能与同流合污 

这种宣传的目的之一是要表现联盟军队的"傲慢"和穆斯林政府与之所谓的"同流合污 "。暴乱分子在

录像中经常采用乔治�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在美国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取得胜利的

镜头。接下来通常是一段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大街上行进或走过萨达姆�侯赛因宫殿的镜头。偶尔会

看到一名美国士兵将美国国旗插在巴格达萨达姆塑像顶上这一人们已经看熟了的图像。 

紧接下来是阿拉伯领导人──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胡斯

尼�穆巴拉克以及盟军进入伊拉克后的伊拉克领导层( 伊亚德�阿拉维(Iyad Alawi)、易卜拉欣�贾法

里(Ibrahim al-Jaafari)、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和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基姆( Abdel 

Aziz al-Hakim)等──与盟国领导人布什总统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起的图像。图像中这些领导人

或是面带笑容，或是在拥抱。另外还有阿拉伯和/或西方领导人与以色列领导人在一起的图像，特

别是 2004年在阿克萨烈士旅(al-Aqsa)起义，即第二次起义(intifada)期间(2000-2005)布什总

统与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在白宫握手的照片。 

这些图像之所以重要有五个原因： 

• 第一，它把任何为伊拉克政府工作的人描绘为与西方勾结。那些持续与西方勾结的人因此

是合适的猎物，可以任意打杀而不受道德良心谴责。  

• 第二，把这些领导人说成是为外国政府卖力的"傀儡"，以此回应他们对圣战者的道义谴

责，显示他们的做法毫无效力可言──他们凭什么挑战叛乱分子的合法性？  

• 第三，通过把这些政府描绘为无能来说明其他穆斯林必须挺身而出去战斗。参加圣战因而

成为个人的义务，因为现行政府已经放弃了保护穆斯林土地和将他们从非穆斯林手中解放

出来的职责。  

• 第四，用圣战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或资源为借口来说明他们有理由采取非常措施和号召人

们去殉教。  

• 最后，这些形像从更广义上来界定伊拉克斗争，即不是单纯为了使伊拉克摆脱外国占领，

而是要以真正的伊斯兰政府取代当前统治穆斯林世界的一切"腐败"和"傀儡"政权。  

通过信仰和牺牲获得救赎 

如果这出剧的第一幕和第二幕不继以第三幕的话，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感到无望无助。第三幕提出的

是解决方案：全体穆斯林通过信仰真主和在追随真主的道路上牺牲奉献可获得拯救和赎解。  



第三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殉教和殉教者讲述的神话。伊拉克

"基地"组织大肆宣传愿意为救赎自己的国家和为孤苦无援的穆斯

林──特别是妇女──遭受的苦难复仇而牺牲的穆斯林的英勇形

像。有关殉教者的宣传品发表在网站上、包含在行动录像中、并

收录于"基地"组织的网上刊物《殉教英烈列传》(Biographies 

of Eminent Martyrs)。 

这些材料提供的往往是简短、前后矛盾、但具有很强宣传性的信

息，反映了构成殉教神话的至少四个主题： 

• 真诚地献身宗教  

• 愿意为真主而牺牲个人的钱财和家庭关系  

• 期盼执行"殉教行动"  

• 成功献身  

真诚地献身宗教：暴乱分子制作的录像充斥着虔诚的穆斯林祈祷、口里念着 "真主伟大"(allahu 

akbar)的场面──包括他们正在执行放置爆炸装置之类的行动时。自杀爆炸手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表

现成笃信宗教的人。关于他们的记载往往详细描绘"殉教者"在不停地祈祷，研读或背诵《古兰

经》，超出其宗教义务自愿虔诚地祈祷。 

对献身宗教的虔诚的强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爆炸手是因信仰真主而战和为真主而死，其自

杀性爆炸才能被视为殉教。如果某人的动机并非源于对真主的热爱和在追随真主的路径上奋进，那

么他(她)将不能得到如殉教者一般的回报。也许更重要的是，萨拉菲圣战主义者(jihadi Salafis)

认识到，穆斯林政府试图将圣战主义者描绘成"离经叛道"和误入歧途者，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他

们执行自杀袭击是被洗脑的结果。因此，强调爆炸手的宗教信仰是"基地"组织反击此类说法的手

段。 

愿意为了真主而牺牲个人的钱财和家庭个人关系："基地"组织的宣传把"殉教者"描绘成为履行更高

职责──圣战和殉教──而放弃一切珍贵东西的人。他们称，很多自杀爆炸手来自富裕家庭或是作出

了个人牺牲，如把汽车卖掉，动用自己微薄的积蓄或靠捐助旅行到伊拉克。很多有关这些人的记载

都大肆渲染父亲离开刚出生的婴儿或丈夫离开妻子在追随真主的道路上战死的具有震撼力的形像。 

这些宣传的目的是激励别人，为献身伊斯兰教制定新标准。他们要求，为了做一个好穆斯林，只是

经常祈祷和履行个人的礼拜义务是不够的，还须竭尽全力前往圣战之地并为之献身。 

期盼执行"殉教行动"：我们在这些记载中反复看到，"殉教者"急于要为真主殉道，在其请求被拒绝

或延迟时感到沮丧。几乎每一个录像片段都显示爆炸手幸福的表情：他们在跑向装满炸药的汽车时

面带微笑地挥手再见，体现了牺牲的快乐和一定在天堂得到回报的主题。 

这一期盼和快乐的主题是要表现爆炸手既不是被迫也没有受到洗脑才去执行自杀袭击任务的。但

是，伊拉克的卫星频道常常播放受挫爆炸手的"坦白"──他们称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要执行自杀行

动，因为在他们以为他们不过是将卡车开到目标点时，实际上有人控制着引爆装置。有些人据说是

双手被绑在方向盘上，另有人说被注射了药品，还有人给他们看色情录像，目的是引起他们的兴奋

以致想上天去会仙女。因此，期盼死亡的主题是要反驳有关的指控，将自杀爆炸手描绘成能够完全

把握自己的选择和命运的忠勇烈士。  

成功献身：殉教者的传记毫无例外地强调──更多时候是夸大──自杀行动的成功，好像要让应招者

放心，他们的牺牲不会毫无价值。他们声称，一次个人行动消灭的"叛教者"、"十字军"和"CIA特

务"往往高达数百人。他们经常宣称爆炸死亡人数超过媒体报导的数字──因为媒体"依赖的是美国

2004年 8月，逊尼派信徒军(Ansar Al-Sunna 
Army)称这名人质是在伊拉克被绑架的 12名尼
泊尔工人中的一名。版权：AP Images 



人发布的数字"。他们还经常说美国人把死者扔在河里或者草草掩埋，以掩盖实际死亡人数。鉴于

他们的"成功"，这些作者将每一次行动称为"征服"(ghazwah)，如 ghazwit al-Nasiriyah (即在

纳西里耶袭击意大利士兵并造成 31人丧生的行动)。使用 ghazwah这个词具有特殊用意，它原本

指伊斯兰早期历史上的战斗，在该历史时期，穆斯林最终战胜了不信仰真主的人。 

识破骗局 

殉教神话不足以解释伊拉克所有的自杀爆炸。但是，意识形态、宗教界定和情感叙述有助于解释圣

战者如何破除不赞成谋杀和暴力的自我抑制规范，使他们即使在从事不道德行为时也好像是道德力

量的代表。 

杀害穆斯林同胞的依据建立在诉诸情感、刺激感官的宣传之上，此类宣传将穆斯林遭受的痛苦和屈

辱同无能的穆斯林领导人及其代理人与西方压迫者的所谓狼狈为奸联系在一起。这些极端主义者声

称西方压迫者企图摧毁伊斯兰教和统治穆斯林国家。通过如此给这场斗争定调，圣战者给人造成的

印象是，需要"英勇"的同志挺身而出，打击那些与敌人同流合污者，挽回民族的声誉、洗涤遭受屈

辱的羞耻。 

了解这些欺骗手法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一步。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二十一世纪冲突的新模式二十一世纪冲突的新模式二十一世纪冲突的新模式二十一世纪冲突的新模式  

戴维戴维戴维戴维�基尔卡伦基尔卡伦基尔卡伦基尔卡伦(David J. Kilculle) 

曾在澳大利亚军队担任中校的戴维�基尔卡伦博士现任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指挥官的高级反叛乱顾
问。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反恐怖主义协调员办公室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首席战略家，五角大楼 2006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非常规战争和反恐怖主义专题顾问。他经常为《小规模战争杂志博客》(Small 

War Journal Blog)撰稿。这篇文章如他的博客一样，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尽管我们事后对二次世界大战持乐观的看法，当时对战争的目标、行动和战略等却是存在着相当大

的分歧。但是几乎没有人不承认那场冲突确实是一场战争或轴心国确实是我们的敌人/侵略者。 

反恐战争则与此不同。有人不认为这场冲突应当定义为战争，而另一些人则对实际存在威胁提出质

疑。极左翼批评人士怪罪于美国的工业利益集团，而狂热的偏激分子则把 2001年 9月 11日看成

是美国自己策动的大阴谋。更需要认真对待的是，人们对谁是我们的敌人意见不一。"基地"组织真

正构成威胁还是西方狂想多疑和过度反应的产物？"基地"组织真正存在吗？它究竟是一场群众运

动，或者仅仅是一种哲学理念或一种心态？我们的敌人都是恐怖主义吗？是极端主义吗？或者说伊



斯兰教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威胁？这是否主要是一个军事的、政治的、或者文明的问题？"

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与过去的冲突(可能只有冷战除外)相比，围绕这些根本性问题产生了争

议。 

实际上，"基地"组织的威胁是千真万确。各种含混意义的产生是因为这场冲突打破了现有的模式

──包括"战争"、"外交"、"情报"，甚至"恐怖主义"的概念。例如，我们如何对潜藏在与我们保持和

平关系的国家境内的非国家势力开战呢？我们如何与非国家敌对势力在其境内安身的盟国一道行动

呢？ 我们如何在不摧毁我们力图保护的事物的情况下击败那些利用全球化和开放社会工具的敌人

呢？ 

新模式 

英国的鲁珀特�史密斯将军(Rupert Smith)指出，那种由于工业的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发生的、其结

果由武器相拼来决定的战争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目前处在一个"人际战争 "的时代，即军队的

效能取决于其适应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在全球公共舆论的批评眼光注视下与非国家敌对势力战斗的能

力。 当然，在伊拉克这样的复杂、有多方参与的不规则冲突中，常规战争未能产生决定性的结

果。我们采取的是加强治安、建设国家和反击叛乱的方法，并在准备不充份的情况下匆忙制订了新

的跨机构工具。1 

同样，我们过去是通过与包括政府、知识阶层和工商界领袖在内的精英集团来展开国与国之间的外

交。其道理是，当上层集团意见一致、冷静的头脑占上风、以及政府间进行谈判并履行协议时，问

题便可得到解决。主权、民族国家、条约机制和国际机构等全都建立在这一模式之上。与此相反，

敌人的组织则不依赖于上层集团，而是利用很多国家的不满和疏离情绪，将众多在基层运作的力量

汇集成一场全球性的群众运动。精英外交模式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这并不是个新问题──美国驻

各国使馆在冷战时期建立起各种项目来接触公民社会中面临共产主义颠覆的非政府组织团体。但在

1992年以后，很多这类项目已经不存在，宗教极端主义或政治暴力的问题要求采取稍微不同的措

施。 

同样，传统情报服务的主要功能不是探寻正在发生的情况，而是获取其他民族国家的秘密。这些情

报服务非常善于对付以国家为基础的目标，但不太适合对付非国家势力，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所

面临的问题是要在地域和人际关系都不利的条件下获取非保密信息。即使是针对国家敌对势力，传

统的情报也无法告诉我们正在发生什么情况，而只能告诉我们其他国家政府认为正在发生什么情

况。例如，西方情报为什么没有预料到苏联在 1992年濒临崩溃？这部份是因为我们读的是苏联领

导人的信件──而他们自己未能看到基层民众对共产主义幻想破裂的程度。2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包

括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国家)在 2002年时认为萨达姆�候赛因政权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他们

在侦听候赛因政权的通讯，而很多伊拉克高层官员当时认为伊拉克拥有此类武器。3 

长期以来的发展趋势造成了这种环境。其中起到推动作用的因素包括：全球化发展和反全球化的势

力、具有与某些民族国家相似能力的非国家势力的兴起、迫使所有敌对势力避开其力量而转用非常

规手段的美国常规军队的优势，以及建立在互联网和卫星通讯系统基础上的全球信息环境等。即使

"基地"组织明天就消失，所有这些趋势也会继续存在，并且在我们表明有能力战胜这类威胁前，任

何一个聪明的敌手都会采用类似方法。回顾过去时，我们会看到"基地"组织预示着一个新的冲突时

代的到来，而远非一次性的挑战。  

调整适应新环境 

因此，正如前任反恐怖主义事务协调员亨利�克伦普顿(Henry Crumpton)大使所说的那样，我们

看来即将进入一个新型战争的时代，它要求我们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就像恐龙被更弱小、但是适

应性更强的哺乳动物在竞争中击败一样，民族国家虽然强大，但不如非国家敌对势力敏捷和灵活。



如在所有冲突中一样，成功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变、制订新的应对措施、并在迅速变化的威

胁环境中掌握主动权。  

敌人的适应速度很快。我们可以看一下自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基地"组织的发展。其

在初期发动的攻击(东非大使馆爆炸案、"科尔

号"(USS Cole)事件和 9�11事件)具有移动

性："基地"组织在 A国成立一个小组，在 B国

进行准备，然后偷偷潜入 C国对某一目标展开

打击。作为回应，我们改善了交通运输安全、

加强了对基础设施的保护和出入境的控制。此

后，恐怖分子发展了"游击"战略，即不是在遥

远的地方组建队伍后偷偷潜入另一国家发起攻

击，而是在靠近打击目标处发展队伍，利用东

道主国家的国民发起攻击。在马德里和伦敦发

生的爆炸以及在卡萨布兰卡、伊斯坦布尔和吉

达(Jeddah)等地的攻击都采用了这类手段。

2006年夏天被挫败的对伦敦航班的袭击也采用了此方式。 

这些攻击经常被描述为"当地出产"，但它们受到"基地"组织的怂恿、利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指

挥。例如，2005年 7月的伦敦袭击事件的指挥者穆罕默德�西迪克�汗 (Mohammed Siddeque 

Khan)曾在爆炸事件发生前飞往巴基斯坦并可能与"基地"的代表会面寻求指导和培训。4但是这种

新形式造成我们的反击措施一度失效──这些恐怖分子不是将 19个人偷运入境，而是将一人带出

境，(从而)避开了我们新采取的保安程序。恐怖分子针对我们的新措施进行调整，制订出他们自己

的新办法。 

当然，如 2006年 8月对英国发动攻击的阴谋和其他可能的攻击的失败所表明，我们现在对这一"

游击"方法提高了警惕。但是，恐怖分子毫无疑问已经在制订新的应对措施。在反击恐怖主义方

面，行之有效的办法基本上意味着已经过时的办法：我们刚一掌握敌人最新的手段，他们就又改变

了。根本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办法。同疟疾一样，恐怖主义不断出现新的变异，因此，我们的应对

措施也必须不断更新。 

切实可行的五个步骤 

为应对这种违反直觉的战争新形式，美国迄今做了两件基本工作。首先，我们改进了现行机制(通

过情报工作改革、成立国土安全部以及在国防部建立更强的"不规则"──即非常规──战争能力)。

第二，我们开始建立新模式，以适应这一新现实。这些改革尚未完全成形，但有些变化──如把这

场冲突视作一个规模巨大的反叛乱问题，因此要求采取基本上属非军事的应对措施，辅以保护易受

敌人影响的高危人口的措施──已经开始产生影响。5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当今的决策者有点像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战壕谜团"所困惑的"城堡将军

"("Chateau Generals")──他们面对一种使传统智慧不再适用的冲突。像他们一样，我们面临一

个被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所改变了的冲突环境，一个现有组织机构和概念对之不再适用的环境。像

他们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权宜之计，但尚需生成能够破解这一新的威胁谜团的突破性概念、技术和

组织机构，即相当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闪电战 (blitzkrieg)的解决方案。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果有的话，我们现在该已经找到了)，但是，指出前进的道路

是可以做到的。这涉及建立新模式的三个概念性步骤，同时还需要为应对这种形式的冲突而制定两

在 2002年 6月为打击恐怖主义进行联邦机构重组的一次听证会上所展示
的参加反恐怖主义行动的美国政府机构的名牌。版权：AP 
Images/Kenneth 



个组织结构步骤。这不是要开处方，而只是提出一种可能的方案。这里提出的想法并不特别的新颖

独到，而是在汇集了已有的设想后形成的一个政策方案。 

1．建立新语汇：弗拉霍斯(Michael Vlahos)教授指出，我们用来描述新威胁的语言严重阻碍了创

新思想。6 我们所使用的词取自反面描述公式：这些词告诉我们该环境不具有哪些特徵，而不是描

述它所具有的特徵，例如"非常规"、"非国家"、"非传统"、 "非正统"、"不规则"等等。术语无疑影

响到我们清晰思考的能力。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把 "主要作战行动"(第三阶段)视为具有决定性意

义，而没有认识到在此情形下至关重要的是冲突后的阶段，其原因之一是，第三阶段就定义而言具

有决定性意义。这一作战指南的全称为"第三阶段──决定性行动"。为了能够对新威胁进行清晰的

思考，我们需要建立以一套以真正的敌人实际具有和其可观察到的特徵为基础的新语汇。这些敌

人： 

• 将恐怖主义、颠覆、人道工作和暴乱融为一体，以支持旨在操纵地方和全球公众舆论的宣

传  

• 将散布于很多国家的大批基层活动分子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比其在分散状态时要壮大得多

的群众运动，而其领导层及策划职能分散在各处，使我们无法找到目标  

• 利用现代传媒的速度和其无处不在的特点来动员支持者和同情者，其速度之快令政府措手

不及  

• 利用建立在宗教、族裔、部族或文化认同之上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体系，在社会团体之间煽

动致命和极端非理性的反应  

• 利用无人管辖或管辖不力的区域(地理或网际)作为安全庇护；利用意识形态、宗教、文化

盲点或法律漏洞  

• 利用引人注目的象征性攻击，以激怒民族国家，促使其采取伤害其自身长远利益的过激行

动  

• 通过展开无数成本低廉的小型挑战行动，诱使我们在数十个遥远的地区部署代价昂贵的遏

制、防范和应对措施，以此消耗我们的力量  

根据这一新环境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创造出更恰当地描述威胁的语汇。由于这些新威胁不是来自

国家，因此我们的策略基础不应是国际关系(即研究在以精英国家为主体的框架下民族国家如何相

互作用)，而是人类学(即研究在以非精英、非国家为主体的框架内的社会角色、团体、地位、机制

和人类群体关系等)。 

确定正确的总体战略：如果这一对抗的根源是长期趋势，那么由此可以推出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

持续一代乃至几代人的斗争。7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长期视角"和"广阔的视角"──即考虑如何以

最佳方式将包括民间部门和更广大社区在内的各种力量汇合起来。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得到美国

人民、现在和未来的美国政府、重要盟国和世界各地夥伴支持的宏大战略。制定这样一个长期总体

战略将需要作出四项重大判断：  

• 确定哪种方式对我们最有利：是通过干预和努力缓解穆斯林世界酝酿的政治和宗教狂热，

还是谋求遏制暴力或骚乱、使之不至于蔓延至西方世界？这一选择就象冷战时期是选择"回

击"还是"遏制"方针，它是制定长期应对措施的一个关键因素。  

• 确定如何在国家的军事和非军事部门间分配资源。在我们目前的支出和努力中，军事占主

导地位；而"全球性反叛乱"的方针则意味着有大约 80%的努力应放在政治、外交、发展、

情报和信息活动方面，而约 20%的努力为军事活动。这种分配是否恰当取决于我们在干预

还是遏制问题上的决断。  

• 确定在此问题上的投入(资源和生命)。这将要求作出风险评估，考虑到未来恐怖袭击的可

能性和后果。这样的判断还必须考虑在不给我们的社会造成难以维系的负担的情况下可在

安全问题上的投入。  



• 确定在各地区投入资源的轻重缓急。目前的大部份努力放在伊拉克，较少部份在阿富汗，

对其他地区的关注更少。其部份原因是，我们的支出以军队为主导，部份原因是我们选择

在穆斯林世界的中心进行干预。在军事/非军事和干预/遏制之间的选择在一段时间后可能

会导致非常不同的地区重点。  

显然，任何一届政府的战略之细节会在应对某一正在展开的局势的过程中变化。事实上，这样的灵

活性至关重要。但是，如果能在上文四大判断的基础上在全国和国际上达成一个可以维系的共识，

将为制定跨越多届政府的政策提供一个长期的基础。 

3�扭转政府能力的不平衡：目前，美国的国防预算占全球防卫总开支的大约一半，而受雇于美国武

装力量的军人为大约 168万。  

8与此相比，受雇于美国国务院的外交人员为大约 6000

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雇员大约为 2000人。 9

换言之，国防部人员的规模比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的

总和大 210倍左右──国防部乐队雇用的乐师人数也远远

超过外交人员的总数。10 

这不是在批评国防部──武装力量属劳动力密集和资本密集

型机构。但是考虑到发展、外交和信息在这种形式的冲突

中的重要性(美国新闻总署(U.S. Information Agency)

于 1999年被撤销，这里提供的国务院的人数包括后来取

代该机构的国际信息局)，军事和非军事部门的能力存在明

显的不平衡。这扭曲了政策，按国际标准也异乎寻常。例

如，澳大利亚的军队比它的外交和援助机构的综合规模大

将近 9倍：其军队比国家力量的其他部门大，但是没有大

到 210倍。 

应该提到，国防部认识到了这一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并在 2006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中指出了这一点。.11布什政府正在开展提高非军事能力的项目。但是要取得持久成功，我们必须

作出建设国力中非军事能力的持久承诺。私营部门的经济力量、国家声誉和文化信心等所谓的软实

力至关重要，因为单靠军事威力无法补偿这些能力的损失。  

这三个概念性的步骤将需要假以时日(这恰恰是应当启动这些步骤的充份理由)。但在此期间，两个

组织结构方面的步骤可以为此铺路： 

4．确定新的"战略服务"：由于特种部队(SOF))具有针对偏远或大部队无法进入的地区的目标实施

直接打击的能力，它已经承担了反恐战争的一个主要功能。与此同时， 马克斯�布特(Max Boot)

指出 12，我们再次需要类似二次大战的战略服务局(OSS)之类的机构，其职能包括分析、情报、人

类学、特别行动、信息、心理战和技术能力等。 

形容词很关键：特种部队相对于战略服务。特种部队具有特殊性。对它的定义是基于与军队其他部

门的内部比较。特种部队执行的任务超出了普通部队的能力。相比之下，战略服务局具有战略性。

它是相对于外部环境加以定义的，其执行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必要时能够迅速增加和减

少能力。特种部队人员几乎全是军人；而战略部队则是一个有着大批文职人员的跨机构队伍，其几

乎所有的军事人员都是在战时紧急情况下征募的(具有与战略相关的技术、才华出众的文职人

员。)13特种部队起源于战略服务局，但是，今天的特种部队是具有高度专项能力的精锐部队，经

过优化改组专门执行七类标准任务， 14战略服务局则是文职人员和军人混合的组织，其执行的任

务依环境要求而定，随时基于需要进行能力建设。  

工人们在约旦首都安曼郊区的一个仓库堆放美国国际开

发署(USAID)捐赠的准备在伊拉克分发的毯子。版权：
AP Images/Lefteris Pitarakis 



2006年在雅加达市外举行的一次反恐演习期间印度尼西亚政府军突击队为战友喝彩。包括印尼部队在内的许多国家
的军队参加了国际反恐之战。版权：AP Images/Irwin Fedriansyiah 

确定哪些能力在今天属于战略服务对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跨机构工作将是一个关键性步骤。应对来自

非精英、基层组织的威胁的能力包括文化和部族情报、社会制度分析、信息行动(见下文)、早期进

驻或高危环境人道救援和治理小组、现场谈判小组和调停小组、生物特徵识别侦察系统等其他各种

与战略相关的能力。这些能力的相关性会在一定时间后发生变化──有些现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能力

会不再具有相关意义，同时会出现对另一些能力的需求。关键是建立跨机构能力，以便在一个迅速

变化的局势中迅速获取和应用技术。 

5．建立战略信息战能力："基地"组织在利用个人和组织展开的多重性和多样性的行动方面技术高

超，即通过宣传性描述操纵当地和全球民意。"基地"组织有一个网络，专门收集在西方展开的讨论

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及其对"基地"组织宣传效果的评估报告给"基地"领导层。他们把具体运作

(爆炸、暴乱活动、杀头等)当作统筹协调"武装宣传"战的辅助性手段。在"基地"组织的行动中，"

信息"的重要性居于首位，而它的具体运作只不过是为达到宣传效果所使用的工具。塔利班组织、

GSPC(原称萨拉菲斯特呼声与战斗组织 (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现称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以及其他一些与"基地"组织结盟

的组织和真主党等采用了类似的手段。  

把这种做法和我们的做法比较：我们通常先筹划具体行动，然后才制订辅助性的信息运作来对我们

的行动加以解释。这与"基地"组织的做法相反。尽管我们的信息工作专业化程度很高，但与敌人相

比，我们向公众提供的信息是事后的补充。用军事术语来讲，信息是"基地"组织的"主攻手段"，但

对我们而言，信息只是"助攻手段"。如上所述，美国军队有 168万人，他们的行动对公众舆论产

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公共信息专业人员(只有几百人)的言辞。因此，为了打击极端主义的宣传

活动，我们需要建立战略信息战的能力─ ─即把我们的宣传与我们的行动整合起来，以便发出支持

总体政策的战略信息。 

目前，我军已有一套完整的信息战原则，但其他机构还没有，而他们对军队采用的方法往往持谨慎

态度，这不无道理。信息行动的军事化会造成严重错误，即把部份(军事行动)误作整体(美国国家

战略)，从而危害到我们的整体政策。缺乏适用于整个政府的原则和缺乏展开战略信息战的能力会



限制我们的有效性并造成信息不一致──即美国政府各部门发出不同的信息或依照不同的信息日程

展开工作。  

我们需要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最高领导层领导展开各机构

间的协调努力，进行能力和组织建设，制订全国性的战略信

息战原则。建设这样一种能力或许是我们在这一信息化冲突

的新时代所面临的重重能力挑战中最重要的挑战。 

初步结论 

这里所提出的概念──新语汇、大战略、均衡的能力、战略

服务和战略信息战等── 只是一些推测性的想法，是在这个

新时代中探索化解新冲突的模式时可能出现的结果。在这一

探索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不同的想法，无论如何，因敌人的调

整而迅速发生的环境变化将要求我们不断创新。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工业国之间的战争、精英外交

和以国家为对象的情报工作等方面的传统模式不再能够解释眼前的环境或提供战胜今天的威胁的概

念性武器。 

对于今天的冲突，用冷战来作类比已经不够。今天面临的威胁与冷战时期的威胁之间有诸多不同。

但至少在一个方面──即时间方面──造成目前对抗局面的长期趋势可能意味着，这一冲突确实会很

像冷战那样旷日持久(如果从 1917年俄国革命算起，至 1991年 12月苏联崩溃，冷战以不同形

式持续了 75年)。冷战的很多后果──特别是产生于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冲突遗产"──遗留至今。

即使这一对抗持续的时间只会是冷战的一半，我们也是处在一条漫长道路的起点，无论我们是否承

认。  

今天的多种新威胁否定了人们在诸多问题上的常识，它们可能表明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冲突时

代。找到了解和战胜这些威胁的新的突破性想法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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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在巴格达西部的重大案件刑侦队

办公室与伊拉克警察一起工作。版权：AP 
Images/David Guttenfe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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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恐进展进行战略评估对反恐进展进行战略评估对反恐进展进行战略评估对反恐进展进行战略评估 
 

美国法律要求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供有关恐怖主义形势的全面和完整的报告。下面的内容摘自美国
国务院于 2007年公布的《2006年度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2006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在 2001年 9月 11日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后，国际社会与跨国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

国际合作导致了切实的安全进展──特别是在保障边界和交通安全、加强证件管理、阻止恐怖主义

融资活动和限制恐怖分子的行动等方面。国际社会还在捣毁恐怖组织和瓦解其领导层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从而为遏制恐怖主义的行动能力、拘捕和击毙重要的恐怖组织头目作出了贡献。 

我们与全世界的盟友和夥伴共同努力，通过互相协调和交流信息，我们创造了一个对恐怖主义分子

从事活动更加不利的环境，迫使首恶分子仓皇逃窜，东藏西躲，削弱了他们策划和发动攻击的能

力。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很多其他合作夥伴认识

到国际恐怖主义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它们为取得这一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通过地区战略计划(Regional Strategic Initiative)在恐怖主义行动的关键地区与派驻各地

的大使和跨机构代表共同努力，评估威胁和制定协作战略、行动计划和政策建议。 我们在组织对

没有政府管理的地区或跨境行动的恐怖分子展开地区性应对措施方面取得了进展。这项举措加强了

美国政府各机构间的协调、与地区性夥伴之间的合作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改进了战略策划和

工作轻重缓急的安排，使我们能够运用治国方略的一切手段来制定将恐怖分子边缘化的长期措施。 

继续面临挑战 

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展，我们仍然面临重大的挑战。一些国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伊朗继续是

最重要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继续对其邻国构成威胁，通过向伊拉克某些什叶派激进分子提供

武器、培训、咨询和资金破坏伊拉克的稳定。叙利亚通过直接行动或与真主党协调，试图颠覆黎巴

嫩民选政府，使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倒退。叙利亚还支持伊拉克一些复兴党党员和激进分子，并继续

允许外国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经其边境进入伊拉克。 

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干预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它推翻了一个有着支持和赞助地区恐怖主义历史的专

横跋扈的专制政权，同时催生一个新的民主政治进程。但是，这一干预行动也被恐怖分子当作激进

化和极端主义活动的战斗口号来加以利用，加剧了邻国的不稳定。 



阿富汗继续受到塔利班反叛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的威胁，其中一些人与"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境外的

支持者相勾结。在阿富汗，公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仍然很高，国家机制日益强大，大多数阿富汗人

认为他们的生活比在塔利班时代得到改善。但是，要消除重新出现的威胁，国际社会必须提供其已

经承诺的援助，与阿富汗人共同建设打击叛乱活动的能力，确保合法和有效地管理和遏制毒品作物

猛增的势头。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继续是恐怖主义动机的一个根源。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的自由选举是一个受

欢迎的民主化标志，但是哈马斯后来拒绝放弃恐怖主义或接受以色列的得到国际承认的生存权，削

弱了选举的影响。源于巴勒斯坦领土的恐怖主义活动仍然是一个关键的破坏性因素，令人关注。 

真主党继续利用以色列/黎巴嫩边界居民的不满挑起冲突，最终导致 2006年夏天以色列与真主党

之间的战争。这场冲突的确迫使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第 1701号决议中再次要求真主党彻底解

除武装，并重申支持在黎巴嫩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有各派参加的民主政府的承诺。即令如此，被

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真主党与伊朗和叙利亚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一起继续试图颠覆黎巴嫩的民选

政府，并继续在中东地区构成重大安全威胁。  

由于我们成功地挫败了"基地"组织的行动能力，"基地"组织及其同夥进行了调整，把更多的精力和

资源放在宣传和传播误导信息上。他们对很多貌似独立的地方性组织机构的行动加以利用和解释，

以动员支持者和同情者，恐吓对手和影响国际舆论。恐怖分子把信息战当作其主要活动。面对极端

分子的宣传，国际社会尚需组织协调一致和有效配置资源的反击。 

总体来说，"基地"组织及其松散的结盟组织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也是国际社

会面临的巨大安全挑战。 

"基地"组织的主要趋势 

单个恐怖主义事件能够导致更广泛的冲突或为未来恐怖袭击建立模式。例如，2006年 2月 22日

伊拉克萨迈拉(Samarra)阿斯卡里(Askariya)清真寺的爆炸成为教派暴力的导火线，改变了伊拉



克战争的性质。由于恐怖主义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因此，重大事件的政治意义对确定有效的应对

手段至关重要。所以，下文试图对一些趋势作出解释，即对具体数据进行定性分析。 

 

恐怖主义宣传战 

如《2005年度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指出，国际社会瓦解恐怖主义领导层和行动能力的成功导致"

基地"组织把更大的重点放在传播误导信息和反西方的宣传方面。这一趋势在今年加快了步伐，"基

地"组织无所顾忌地利用地方群众的不满情绪，企图将自己描绘成一场全球运动的先锋。"基地"组

织仍保留了一些行动能力和对美国及其他明显的西方目标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意图。但是整体来说， 

"基地"组织目前的重点是展开宣传战，即通过恐怖袭击、叛乱活动、媒体广播、互联网宣传和颠覆

活动削弱西方人民的信心和团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他们在从事的是一场强大的全球性运动。 

恐怖主义的"传送带" 

欧洲、中东和非洲移民人口、青年和疏离的少数族裔的激进化趋势仍在继续。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

表明，这样的激进化过程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这些群体天生容易走极端。相反，恐怖分子

和极端分子操纵利用疏离青年群体或移民群体的不满情绪，然后利用这些情绪来破坏合法权威，制

造动乱。 

恐怖分子图谋操纵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把他们一步步拉入非法活动，以此来使他们走入极端。这

个过程可以用"传送带"来恰当地描述，恐怖分子通过这种方法使被疏离或感到不满的群体接受极端

主义观点，并逐步将他们变成同情者、支持者，乃至最终成为恐怖主义网络成员。例如，在一些地

区，"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利用叛乱和社区冲突，煽动激进化和招募人员，特别是利用互联网

传递信息。打击这类行动时，我们不应把移民和青年群体当作威胁的来源，而要把他们看作敌人颠

覆活动的目标，因此需要对这些群体提供保护和支持。这还要求社区领袖对社区内成员的所作所为

承担责任和采取措施反击极端分子的破坏活动。 

新型敌人 



上述表面事件突显出一个深层趋势：国际恐怖主义正在从传统形式(国会最初要求提交《各国反恐

怖主义形势报告》时的形式)转向更广泛和多方位的形式(跨国的非国家战争，类似全球性暴乱)。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冲突时代，可能需要采用新模式和与以往时代所不同的应对措施。 

"基地"组织及其核心领导层代表了图谋将高度分散、半独立的行为体汇集起来加以利用的全球行动

网络。它公开地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跨国游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典型的叛乱战略。"基地"组织

实施恐怖主义，但也采用颠覆破坏、宣传以及公开战争等手段，图谋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便

给敌方造成最大的破坏。它勾结和利用一个规模更大的、由地区、国家和地方行为体组成的较模糊

社区──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目标，但也有各自的地方性日程。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它利用地区

性和跨边境庇护所，在为政府的应对行动设置障碍的同时，为自己的行动提供方便。 

分散威胁 

"基地"组织如果成功地召集大批极端主义行为体，它就能开始在更广阔的地域内执行更频繁的恐怖

袭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通过国际合作、反宣传、反破坏、反暴乱和传统的反恐措施来分

散这一威胁。 

分散威胁的做法可以打破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进行操纵、将他们变成恐怖分子的链条上的环节。其

具体措施是为那些已经接受激进思想的人提供一条出路，为疏离的群体提供申诉不满的正当途径，

从而使他们不至加入恐怖组织。分散威胁的做法使"基地"组织无法实现领导和整合全世界极端主义

运动的主要目标。它虽然不能解除威胁，但有助于把威胁降低至不太危险的局部层面，使各国政府

和社区能够通过共同努力有效应对。 

2006年恐怖主义活动 

 
摘自美国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U.S.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为《2006年度各国反恐

怖主义形势报告》提供的附录。 (近似数字) 

14,352 全世界恐怖主义事件总数 

74,545 被杀死、伤害或绑架的非战斗人员人数 

20,570 被杀害的平民人数 

1,800 被杀死或伤害的儿童人数 

430 被杀死或伤害的学生人数 

215 被杀死或伤害的教师人数 

129 被杀死或伤害的新闻记者人数 

8,200 被杀死或伤害的警察人数 

1,300 被杀死或伤害的政府领导、工作人员和警卫人数 

15,855 被绑架的人数 

50%以上 穆斯林受害者比例 

9,000 不明身份的凶手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300 被确定与其余袭击事件有关的组织 

19,500 遭到袭击的学校、企业、其他设施和汽车 

350 被当作打击目标或遭到袭击的清真寺 
 



受信任的网络 

这样的合作需要建立得到民众信任的网络来取代极端主义网络并将其边缘化。虽然抓获和消灭关键

的恐怖主义行为体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但是它可能产生有害效果。这些行动不会解除威胁，并

且，如果处理不当， 会适得其反。相反，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人们信任的由政府、公民及民间组

织、多边机构和商业团体组成的网络，通过共同协作战胜来自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 

这样的网络会在一段时间后帮助高危人口摆脱恐怖分子的操纵利用，并建立满足人民需求和申诉不

满情绪的机制，从而使恐怖分子边缘化。青年组织、教育网络、商业夥伴、增强妇女权力、地方发

展等举措都能发挥作用，政府可发挥辅助作用。 

领导者、庇护所、基本条件 

为了使这样的主动防范措施有效，必须挫败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三个战略组成部份：领导者、庇护

所和基本条件。领导者具有煽动、动员和组织功能，具有象征意义。庇护所──往往设在不受政府

控制或政府控制不力的地区──提供培训、策划、融资和运作支持的安全环境以及发动攻击的基

地。庇护所可以是有形的或无形的。基本条件以不满情绪和冲突为形式，是激进化的刺激因素。 

把这种新的冲突看作一场全球叛乱活动意味着抑制叛乱的手段是打击新形式的跨国恐怖主义的根

本。这些手段包括：第一，以保护和确保人口安全为重点；第二，在政治上和实际生活中将叛乱分

子边缘化，运用有针对性的政治和发展措施赢得高危人口的支持和合作，展开以精确情报为主导的

特别行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损失的前提下消灭关键敌对势力。 

统一部署国家力量 

必须对包括外交、军事、经济和情报在内的国家力量的各个方面进行统一部署，实现跨部门协调。

恐怖威胁的意识形态和心理层面至少与其物质层面同样重要，因此，必须妥善分配资源和协调应对

措施。因此，国家的军事力量在这项努力中仅仅发挥辅助性作用，重点在于非军事影响。 

由于敌人是在对当权者不满的人口中滋生的非国家行为体，因此民间努力与国家的行动至少同样重

要。公民外交、文化活动、个人之间的联系、经济合作与发展、新闻媒体以及学术界资源的应用都

是应对措施的关键组成部份。鼓励、动员和支持这些民间主导的活动是领导层在新环境中面临的关

键任务。 

承诺──成功之关键 

9�11事件以来的经验表明，成功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关键在于政府承诺与其他政府、国际社会、

民间组织、本国公民及移民人口共同努力。 

只要政府展开合作、建立民众信任的网络、争取人民在知情基础上的积极支持、进行满足人民需求

的有效而合法的治理、与国际社会密切协作，那么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便显著减少。而在政府缺乏

与邻国合作和争取本国人民支持的承诺的地方，恐怖主义和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动荡及冲突就仍然是

威胁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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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ir National Guard: Conflict 21's Center for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Studies 

http://c21.maxwell.af.mil/cts-ref.htm 

The center identifies innovative ideas for research, leveraging of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need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to 
combat terrorism. 

U.S. Congress. Hearing on the Terrorist/Jihadist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http://intelligence.house.gov/Re ports.aspx?Section=134 

This hearing demonstrates how jihadists effectively use the Internet to communicate 
with disaffected or young moderate Musli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erterrorism Office (S/CT) 

http://www.state.gov/s/ct/ 

This office leads a worldwide effort to combat terrorism using all the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diplomacy, economic power, intelligence, law enforcement, and military. 

S/CT provides foreign policy oversight and direction to all U.S.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activities and is guid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06 

A major annual report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erterrorism Office. 
http://www.state.gov/s/ct/rls/crt/200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sponse to Terrorism 

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 

This site links to news, electronic journals, photos, video segments, documents, fact 
sheets, and other electronic resources. 

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ilitary Policy Awareness Links—Terrorism: 

Terrorist Group Profiles 

http://merl n.ndu.edu/index.cfm?secID=149&pageID=3&type=section#profiles  

A group of links from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hat includes government and 
think-tank reports on terrorist leaders, ideology, and motivations. 

U.S. Organizations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Polic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errorism (CIPERT) 

http://www.cipert.org/ 

CIPERT'S mission i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political violence, especially terrorism, and to translate this understanding into 
effective polic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unterterrorism Blog 

http://counterterrorismblog.org/ 

This Web log features posts from forme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nd congressional 
staffers, as well as links to news stories and research reports.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Frontline—The Roots of Terror (Teacher's Guide)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 ontline/teach/terror/ 

This seminal television program produced a series of documentaries, all of which 

dealt with the roots of terrorism and the complex evolution of U.S. policy and Islamic 

fundamentalism. Frontline also developed an in-depth teachers' guide for use with 

the programs to meet a variety of instructional needs and to help students explore 
these intricate issues. 

Terrorism Knowledge Base 

http://www.tkb.org 

The Terrorism Knowledge Base, a collaboration of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ink tanks, covers the history, affiliations, locations, and tactics 

of terrorist groups operating across the world, with more than 35 years of terrorism 

incident data and hundreds of group and leader profiles and trials.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merica's War Against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Terrorism  

http://www.lib.umich.edu/govd ocs/usterror.html#psychte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mega Internet documents center provides U.S. foreign 

policy an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out America's war against terrorism and its 

aftermath.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Research 

Volume One: http://www.ctc.usma.edu/CTC_Bi bliography_2004.pdf 

Volume Two: http://www.ctc.usma.edu/CTC_Bi bliography_2006.pdf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roduced by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of the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serves as an information resource for students, researchers, policy 
makers, teachers, the media, and the general public.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Undermining Terrorism 

http://www.ksg.harvard.edu/terrorism/< br> This portal captures key academic 
papers, reports, books, op-eds, and conferences on undermining terrorism. 

The National Center o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CPT) 

http://www.terrorismpsycholog y.org/Default.aspx?tabid=1 

This center argues that psyc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is critical to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and to combating its consequences. It will join forces with 
CIPERT in the future.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 

http://www.start.umd.edu  

Bas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TART is task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orate with using data from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s, dynamics, 
and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Terrorism Project 

http://www.cdi. org/program/issue/index.cfm?ProgramID=39&issueid=138  

CDI's Terrorism Projec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insights, in-depth analysis, and facts 

on the military,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of terrorism.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http://www.ict.org.il/ 

This think tank provides detailed profiles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brief reports 

on terrorist-related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http://www.wun.ac.uk/ctcenter/  

The center is built around a core of universities that use theories, methods,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 from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including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nd apply them to studying terrorism and to developing effective means of 
responding to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Islamist Websites Monitor Project 

http://memri.org/iwmp.html 

The Islamist Websites Monitor, which focuses on the major jihadi Web sites, will be 

regularly releasing translated news, analysis, and videos from these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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